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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645]丰县土地制度变革简史

1948年11月7日，丰县、华山县地方武装配合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武装攻城，中共丰县县委立即发动政治攻势配合。当晚，国民党丰县保安团弃城南逃。9日，中共丰县县委进驻县城办公。10日，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丰县、华山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取得华山战斗的胜利，丰县全境解放。同月丰县人民政府成立，成立初期，丰县隶属于山东省台枣专区，丰县解放之后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准备工作，1951年开始展开全面土地改革工作。解放后，丰县县土地所有制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小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6个阶段的变革。
土地改革运动
丰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前就曾有过，整体的运动可以分为解放前土地改革、解放后土改准备和解放后全面开展三个阶段。
1、解放前土地改革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丰县北部解放区开展了“佃雇贫运动”，即平分土地工作，由首羡区开始，提出了“贫就是理”的口号，分地挖浮财，平分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县抗日民主政府帮助农民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并提出“生产致富、劳动发家”的口号，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所辖的首羡、顺提、赵庄、周庄、单楼、王寨、路口、城关8个区计有27.5万人、75万亩土地的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但这次土地改革不彻底，地主富农仍保持着较多较好的土地，如马楼、崔老家、丁楼、渠三座楼等，也有个别村没有开展起来，如单楼、冯屯区的部分村庄。
2、解放后土改准备
1949年冬，全县已经解放，在全县开展了重点土地改革，办了学习班，学习了《土地法大纲》。1950年8月，中共丰县县委作开展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在每个区搞好1-3个村的调查，训练土地改革干部600人，9月中共华山县县委和县政府培训土地改革干部317人，11月19日，丰县确定了土地改革的具体方针与措施，对不同类型的地区采取不同方针、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属于老区的有288个村庄，对这些地区基本保持原状，确定地权，发放土地证，属于新区的有880个村庄，对这些地区在保护过去土地改革成果的基础之上，依法处理地主、富农倒算霸占及非法分散隐藏的土地，将其重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另外对一部分无地主的村庄，则在全乡范围内统一分配调剂。
3、解放后全面展开
    1951年5-11月，丰县和华山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丰县以1区（9乡1镇）为土地改革重点，其他各区各自确定重点乡，一个重点乡带两个乡，采取点面结合的办法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中，县开展大规模的斗争601次，斗争948人，其中不法地主711人，反动富农54人，魔术和征收耕地5274.4公顷，非耕地274.26公顷，房间7045间，牲畜993头，其中牛715头、驴267头、骡马11头，农具10704件，大小车辆587辆、粮食789807.5公斤，及部分浓雾，分配给19640户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并在1953年1月中共丰县委员会对土地改革遗留问题做出处理的具体规定。
农业合作化
丰县完成全面土地改革工作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分散、脆弱的个体农业经济很难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迅速增长的需要，农民的耕牛、农具不足，生产资金缺乏，单家独户难以抵御自然灾害。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丰县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农业互助合作化，经历了由互助小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
1、 [bookmark: _Toc30024_WPSOffice_Level1]互助小组
土地改革后，县内广大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组织常年互助组600个，1950年继续扩大农业互助组，比1949年新增2000多个。
1951年全县重点抓了农业互助组的建设，比上年新增1000多个，1952年组织常年互助组2000多个，入组户数占总户数的10.2%（包括原华山县撤销时并入丰县的部分）。1953年3-5月，全县组织4665个互助组，并在5月对互助合作组进行整顿。
1954年，全县互助组大发展，入组户数占总农户的32.2%，1955年始，县互助组逐步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代替，至1956年，县互助组全部转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2、 [bookmark: _Toc29440_WPSOffice_Level1]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年9月15日，县召开互助组合作代表会议，开展合作化运动。中旬，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建立，全社18户，75人，土地15.13公顷，入社11.47公顷，自留地3.67公顷。合作社根据每个劳力的特长进行分工，按照全社的土质情况进行作物布局，并改良耕作制度，引进作物新品种，12月，华山县开展合作化运动，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个，有16户参加。
1954年县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逐步开展起来，2月，县开办了互助合作化干部培训班，6月，县内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发展到55个，年底达278个，入社户数占总户数的5.8%。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中共丰县县委于8月上旬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学习和贯彻，8月底，全县掀起合作化高潮。10月底，入社户数由上半年的13%发展到34.5%，11月，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588个，入社户数上升到49.2%。
3、 [bookmark: _Toc16870_WPSOffice_Level1]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秋季两个月，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150个，到这时，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县内已经形成高潮，同时，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逐步转为高级社，年底，各村都组建了高级合作社。
农村人民公社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经过短时间筹备，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接着中共丰县县委和一部分乡在中共徐州地委统一组织下，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去参观，同时又有几个乡到睢宁县双沟人民公社学习。9月1日始，经过9昼夜的筹建，全县将原来290个农业社合并为15个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参加人民公社的占全县农户的99.76%，15个公社共划83个生产大队，1378个生产队。
1959年3月24日，中共丰县县委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江苏省委的规定，研究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对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各级权限及收益分配、勤俭办社、支援穷队、干部补贴等问题都做了明确的规定，1959年冬至1960年下，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在县内盛行。共产风的范围，大至有房屋、土地、粮食、牲畜，小至鸡鸭、农具，多大数十种，平调数量惊人。据统计全县共平调劳动力日320万个、房屋10062间、土地2381.6公顷，粮食223467.5公斤，刮一次共产风，对农业生产关系就是一次大破坏，如搞轨道化，就调社员的门板，甚至把社员防老的棺材也集中起来；搞车子化，就平调社员的木料等等。生产瞎指挥风，如乱更改耕作制度，盲目缩小中秋作物的面积，破坏了群东多年来的二年三熟的习惯，其次生产措施规定过死，1960年麦子快成熟时，顺河公社规定，麦地里全部套种大豆，套种2333公顷，其中1200公顷没有出苗。再就是强调一律化、大片化，师寨公社把267公顷红芋、200公顷棉花种到麦地里；谷子高粱茬不种麦，红芋、胡萝卜茬种麦，1960年种小麦时，一位负责人在李寨公社破楼大队发现已种的0.5公顷小麦没耕第二遍，当即下令全部耕掉重新种植。浮夸风，主要就是瞎报产量，报空吃空，梁寨公社1959年粮食总产300万公斤，公社为了显示自己的成绩，硬报460万公斤，该公社赵楼大队分配方案每人口粮139公斤，实分55公斤，社员说，“干部浮夸社员浮肿，干部瞎报夺红旗，社员跟着饿肚皮”。强迫命令风，上至社党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小部分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强迫命令和打人骂人的恶劣作风。干部特殊划风，比较普遍的是多吃多占，吃饭不交粮食不交钱，其次是利用职权、安插亲信等等。由于五风的危害，特别是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打乱了以对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生产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1960-1966年，对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顿。1960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工作队来县，进行整风整社，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工作，11月22日-28日，中共丰县县委根据中共江苏省委、中共徐州地委指示，召开了整风整社大会，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重点解决“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的问题，调整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12月28日至1961年1月6日，中共丰县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总结办社经验，揭发批判“五风”，进一步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1961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丰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传达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布置在全县农村中全面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十六条”，开展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1962年2月，中共丰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改变以农村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生产关系，全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换算单位管理制度，使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文化大革命”中，农村人民公社的公有制成分逐渐扩大，“文化大革命后”，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1983年，全县农村人民公社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县各人民公社改为乡建制。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年春，根据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精神，县首先在生产条件比较差的人民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试点，进一步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调动农业生产力的积极性，至1983年，县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后，对联产承包制的办法和有关制度组合部建立健全和完善。1984年1月8日，中共丰县县委转发了县农委《关于进一步修订、晚上一九八四年农业经济承包合同的意见》。7月20日，中共丰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放宽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巩固了农村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童年，先出现新经济联合体，主要从事副业生产，其经济收徒1254.43万元，约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3%。1986年2月18日，中共丰县县委转发县委农工部《关于进一步落实一九八六年农村经济合同意见》的文件，其中阐明了完善、落实农村经济合同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和具体规定等问题。1987-1988年，全县农村人民公社根据中共丰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文件，对农民承包的土地、山林、果树、鱼塘等进行小范围调整，使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统计在1988年，丰县有乡政府25个，村民委员会574个，村民小组3969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有195386户，村民新经济联合体联合个数262个，从业人数2048人，专业户数577户，专业人数1295人。

[bookmark: _Toc515784644][bookmark: _Toc15133]丰县土改的基本流程

土改的基本流程为：丰县土地改革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土改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宣传发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第二步，在深入发动和调查的基础上，经过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乡农会审核批准，划定各类阶级成分；第三步，清算封建剥削行为，没收和征收封建剥削土地，把没收地主剥削所得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第四步，合理分配土地，建立乡级人民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土改复査主要工作是：调整乡级政权人员，进一步健全各种组织；检查土改政策情况，纠正错划与漏划阶级成份；丈量土地，查田定产，发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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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830_WPSOffice_Level1]一、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调研点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
	调研员姓名
	李旻昊

	调研员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调研员联系方式
	15587399997

	受访者编号
	LMH20190507DXD@Z
	受访者姓名
	杜心德

	受访者性别
	男
	首次采访
时间
	20190507
	首访时受访者年龄
	82

	受访者成分
	中农
	土改时是否是土改干部或
土改工作队员
	否
	是否
党员
	是

	干部
经历
	有
	曾担任的干部具体职务
	乡镇工业办干部

	现家庭人口
	22
	现承包地
面积（亩）
	0
	现林地
面积（亩）
	0
	现水塘
面积（亩）
	0

	受访者
基本情况
	受访者杜心德1937年出生，祖籍就为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小时家中有子女三人，姐姐32年出生，弟弟为39年出生，父母皆在村内务农，曾担任过村内会计、乡镇工业办干部、木工厂厂长等，1986年时回村务农。老人一直是农村户口，现家庭有三个儿子，大儿务农在家，二儿在外做生意，三儿为公务员，干部身份退休。现与老伴居住在孙楼街道高楼村，空闲时听听广播或与亲戚邻居相聚闲谈，家庭和睦，儿孙满堂，生活来源主要靠退休金和儿女供养。

	受访者
职业简历或
个人经历
	
老人1937年出生，一直住在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1956年时，老人19岁当选生产队会计，1957年担任高级社会计，1958年担任分片片长，1959年担任高级社主任，1964年至1971年担任高楼村大队会计，1971年调任孙楼乡镇府担任工业会计，1976年担任高楼村村支部书记，1982年再次调到乡镇，担任工办干部、乡镇木厂厂长书记，1986年卸任厂长回家务农。现同老伴居住在高楼村养老。






	受访者
所在社区基本情况

	孙楼街道为江苏省丰县下辖街道，是丰县南大门，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区。距离丰县市区5公里，徐州市区80公里，区内水资源丰富，有复新河、苗城河、新沭河等主要水系。1957年建孙楼乡，1958年属城关公社，1969年析建孙楼公社，1983年改乡，2014年，经省市批准同意，县委、县政府正式宣布撤销孙楼镇，以原孙楼镇行政区域设立孙楼街道办事处，此次孙楼行政区划为整建制调整，调整后，新设立的孙楼街道办事处驻原孙楼镇驻地，行政区域面积74平方公里，人口5.4万人，辖19个村委会。
高楼村位于孙楼街道西北角约8公里处，与王沟镇、常店镇相邻，丰县-王沟公路南侧，面积1.96平方公里。有6个村民小组505户，全村人口1860人，其中党员51人。产业以农业为主，无村办集体企业，村所在地占地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630平方米。村组固定资产总额70万元，村级无负债，农民收入以产业务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村建档立卡户59户198人，预计2019年底全部脱贫，全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98%以上。高楼村党支部以服务群众为宗旨，以建设五好支部为目标，仅仅围绕发展强党建，抓好党建快发展，帮助农民增收，帮助企业解决难题，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基层党组织与战斗堡垒作用。



二、口述史访谈全文整理
被访谈者简介：
姓名：杜新德
年龄：82岁（1937年出生）
访谈时间：2018年5月7日
土地情况：家有土地22亩，属于自耕农

具体访谈：
A=李旻昊  B=杜心德  C=许汝川（村会计）
A：爷爷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研员李旻昊，您叫我小李就行，经许会计介绍过来拜访您，想了解以前50年代左右时土改的一些事情。
B:好的，土地改革是吧？
A：是的，就是解放后的土地改革。
B:哦。
A：咱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家庭情况，土改的时候咱们当时家里几口人？
B：你说我吗？
A：对，就咱这个家庭，当时有几口人？
B: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我小，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五口人
A：加上父母？
B：对，我还有一个奶奶，一共六口人。
A：您记得当时年龄多大么？
B:父母年龄40多岁，不到50我记得
A:当时您是37年，当时咱们这51年土改，当时您就是14岁左右，对吧，当时家里弟弟和姐姐年龄多大?相差的年龄大么？
B：你说我和父母的？
A：不，就是您和姐姐弟弟的。
B:也就相差几岁。
A：您还记得具体的年龄吗？
B：具体的年龄，当时我金蝶弟弟是39年出生的，我是37年出生的，我的姐姐是32年生的。
A：当时父母是从事什么职业？就是当时父母都干什么？
B：都是干农活的，没有什么其他工作，那时候也没有地方打工什么的，又没有文化。
A：就是在家务农？
B:对，是，就在家里种地。
A：当时包括弟弟和姐姐也是在家务农？
B：对，都是务农，小孩子除了上个小学就是在家里帮着干农活。
A：这样当时家里六个人都在干农活，都是劳动力？
B：奶奶有点病，她不干，其余的人都干。
A：这样家里就是三男两女，五个劳动力？
B：是的，五个。
A:当时家里是自耕农，五个人干这些活，干的过来吗？不用雇人吧？
B：能干过来。
A：当时家里有什么负担么？比如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
B：奶奶她身体不太好，年龄大了。
A：这样负担重吗？
B：还有个叔，负担不算重，互相照顾着点。
A：当时土改时您大概是14岁左右,一直在家干农活？
B：对，当时我就是13.14岁，在家务农，帮父母干干农活。
A：当时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什么？
B：就是种地，家里不做生意不做买卖。
A：当时家的经济条件怎么样？状况同村里其他人比处于什么位置？
B：当时像我这个家庭这个条件的太多了，在村里也就是占到中等水平吧，家里有点地还算是可以，总比家里没有土地的强多了。
A:那当时土改前，家里生活力大么？
B:不多大，反正基本上能够吃的，能维持正常的生活。
A：当时家里生活消费，花钱都花在哪些地方？
B：当时家里没有什么钱，不像现在就现金，花钱的话就卖点粮食，卖了粮食换钱，比如上学的上学时候要交学费了就卖点粮食，这样才有钱。
A：当时上学花的多？
B：上学花的不多，都是上小学，当时开支上就是卖点粮食换成钱花，主要花的就是日用品上，那时候农村也种点棉花，收了后卖点棉花换成钱,棉花多了自己也纺点棉，织点布，再卖布，这样来的钱。
A：当时土改前，家里有没有借的债？借过别人的债吗？
B：我记得是借过,当时就是这时候，大概五六月，吃不上饭的时候，借人家的粮食。
A：都是借粮食？没借钱？
B：那时候也没有钱借给你，就是借粮食。
A:借了粮食有没有利息？
B:我记得是没有什么利息，都是借附近邻居还有我叔家的，借一斗高粱还一斗麦，但是借多少就不清楚了。
C：那时候大家都没钱，主要缺的是粮食，把粮食解决了就行。
A：当时借的最大的还记得借了多少吗？
B：借的不多，主要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借一斗二斗的，最多三斗就够了，一斗有50多斤。
A：当时家里有多少亩地？
B：当时记得20来亩地。
A:当时得是老亩吧？
B：就是现在660平方的，当时产量非常低。
A：具体多少亩还记得吗？
B：应该是22亩地。
A：当时地是怎么得到的？是分的还是什么？
B：不是，都是自己，当时家里也穷，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栽点烟叶，卖点烟叶还了钱就买点地，有点钱就买地，慢慢的就有了这二十多亩地。
A：买的地是私人的？
B：私人的。
A：当时地里主要是种什么？
B：高粱，大豆，小麦，红芋，经济作物就是棉花烟叶，俺这里种烟叶的估计多
A：您记得当时种这些，一年亩产能有多少斤？
B：那少了，现在都是一年两季了，以前是两年三季，都是种的春茬[footnoteRef:0],头年种的豆子割了就不种了，第二年春来种豆子，麦子，高粱，一亩地里不超过100斤 [0:  ：指春季播种] 

A：只有几十斤吗？
B：也就80、90斤的，当时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什么都没有，就是靠天吃饭，浇水都没有办法。
A：那种的烟叶和棉花呢？
B：烟叶好的话，一亩地能有300斤，当时都是买地，烟叶就卖了，要是放到第二年夏天卖，一斤烟叶好的时候能换10斤小麦，棉花的产量也就是二百斤左右的。
A:当时种地交公粮吧？
B：交，肯定要交，当时解放前的时候，解放军住在村西面，我们这边还属于国民党的地方，国民党也过来要，共产党游击队也过来要。
A：您记得交多少吗？尤其是后来咱们这解放了交多少？
B：具体的数我是记不清了，当时我年龄小，但是也交不多，一亩地也就是交10多斤，20多斤，负担并不大。
A：交实物？
B：那时候解放军得吃饭，我记的都收小米，就是交粮食，那时候交钱也没有钱可交。
A：当时交是送过去还是有人过来收？
B：当时村里也收，交到村里，一块给送过去。
A：在村里交？
B：就在村里，交的不多，量不大，但是当时产的少。
A：当时家里有养牛，马，骡子，驴这种牲口？
B：有，那可是主要生产力，比人干的多。
A：当时家里都有多少头还记得吗？
B：我记得当时我喂了一头牛。
A：没有其他的，马，骡子什么的？
B：我家里没有，但是其他家里有驴什么的，都是几家在一块，合伙干。
A：当时这头牛就是自己家的？
B：自己家的。
A：当时怎么养？
B：就是割点草，掺点麦糠，掺点麦秸。
A：那当时农忙的时候，家里20多亩地，就靠这一头牛，也没有借别人的？
B：和别人一块，几家一块，有三家的也有两家的。
A：那您记得当时合起来一共有多少牲口不？
B：合起来三个牲口，当时俺和俺叔家还有一家子邻居，俺叔家喂了一头驴，那一家也是一头驴，俺喂一头牛。
A：农忙的时候也不分谁的地，三个牲口都一块去？
B：对，三个牲口也能犁，也能耙。
A：那当时农具上家里有多少？
B：有，一个犁子，一个耙，还有将子[footnoteRef:1]，得将地也。 [1:  :一种播种工具，类似于插秧机的作用] 

A：当时就用这些，也没坏？没结过别人的这些农具？
B：借，他们有大车，一拉庄稼，都借人家的大车。
A：那借的这个大车还有给他钱吗？
B：不要给,都是一个村的互相帮忙，你有个东西我能用，我有个东西你也能用。
A：那当时也没用坏把？坏了需要赔偿吗？
B：没有用坏过，坏了也没有赔偿这一说，修好就行了。
A：当时农忙的时候，有没有换工？比如邻居或者亲戚互相换？
B：没有，那时候还不需要，父母就干的过来，割麦子一个人一天都能割几亩，那个麦孬得很，一廉头够多远，稀，种的又宽。
A：就牲口是共用的，但是具体劳动还是自己干？
B：对，劳动力还是个人干，个别时候，干不了的时候也找人帮帮忙，大部分的还是都是自己割。
A：真忙不过来的时候，请的人都是？
B：都是村里的，自己的人，亲戚什么的帮帮忙。
A：那给钱吗？管不管饭？
B：不给，只管饭。
A：当时农具是怎么用的？是自己的还是？
B：都是自己带着来的，也没有用坏。
A：还记得一天管几顿饭吗？
B：一天三顿，晚上都干到黑，夏天干完都到七八点了。
A：没雇人过？
B：不雇。
A：当时家里除了互相帮忙之外，有没有参加什么互助小组？
B：没有，到了54年才成。
A：那是退改后了，土改前没有参加吗？
B：没有。
A：当时三家一块的时候，您还记得最早是那年吗？
B：不记得了，当时俺家和姓高的，这边俺叔一家，关系相当好。
A：那是很长期的了？
B：很长了。
A：当时三户合起来多少亩地？
B:合起来少，也就是50多亩地。
C：当时姓高的地少。
A：怎么互相帮助的？
B：就是牲口一块用。
A： 土改前家里和村里其他家庭，其他农民关系怎么样？
B：关系都不错。
A：那和家庭比较富裕的呢？
B， 富裕的土改时候都划地主了。
A：土改前呢，和他们关系怎么样
B：那时候我也小，也不大记得，一般没啥大的矛盾,没什么交集，无论第一次解放还是第二次解放，我们庄上20多个姓，都没啥大的矛盾。
A：和村里村长、保长打过交道吗？关系怎么样?
B：和他们都不大交流，不太记得了。
A：村里普通家庭和富裕的生活上差距大吗？
B：这个大，他们富裕的都几百亩地，咱这一百亩地算一顷，都几顷他们，都喂了多少牲口多少马，但是那个庄里越有大地主，那个庄里穷的就越多。
A：当时家里和宗族成员关系怎么样？来往多吗？
B：从我记事，我记得就不多，来往上还可以。
A：那家族里有没有族长或者领头人？
B：我也不记得了。
A：如果家里有困难，他们有没有帮过？
B：这个我都不记得，就是农忙的时候忙不过来帮帮忙，盖屋的时候搭把手，以前穷的人是越穷越有义气，都互相帮忙。
A：当时土改前，家里种烟叶买地，为什么买？
B：买地就像现在都买楼，为了生活，地多好生活，地一多能喂得起牲口，以前一亩地单产再少，你种的多了，总产就多了，吃饭问题就解决了。
A：当时您怎么看待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的那种
B：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这很多地主都是吸大烟、抽毒品，把家里都吸干了，没多少东西了，不务正业，慢慢的就没落了。
C：也没啥财产了。
B:对，也没多少东西了,咱们这这么多地主，抽大烟厉害。
A：您怎么看待没有土地的农民？
B：没地的可不少。
A：您觉着他们怎么样？
B：就是义气。
A：从心里有没有感觉比没有地的地位高一些？
B:一样，都是老百姓。
A：爷爷当时您听到土改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想法或者反应吗？
B：俺们这是49年6月份解放，51年俺这才正式土改，那时候小，不太懂，记得51年土改不彻底，52年又来了个复查土改。
A：土改前对土地有什么疑问或者疑虑没?
B：也没有什么，当时十来岁。
A：当时您对党和国家有什么认识？
B：解放前的时候，我们这还是国民党掌握的时候，当时对咱共产党不了解，共产党把国民党一打跑，咱们这正式解放，都尊重共产党。
A：对咱们这个国家呢？
B：对党对国家都一样，都尊重.
A：爷爷现在咱们就谈一下土改时候的过程和经历，刚才都是说的土改前的
B：是的。
A：您还记得是哪一年工作土改队来的村里吗？
B：51年，区里来的工作队
A：当时有几个人还记得吗？
B：那时候不太记得几个人了。
A：从区里来的工作队，当时村里属于什么区？
B：五区，丰县五区，整个县一共七个区，我们归五区。
A：当时来工作队宣传政策是怎么宣传的？
B：开群众大会宣传。
A：当时会议参加的人多吗？
B：不少，那时候老百姓都到。
A：当时您参加的时候有没有上台发言？
B：没有，我年纪小，没上台发言。
A:宣传的政策您能不能听明白。
B：反正宣传的这些事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听明白。
A：您当时知道不知道贫农和雇农串联这个事，您知道吗？
B：贫雇农串联？
A：对。
B：这个我不记得了这个事了，但是贫下中农是一家有这个说法。
A：一宣传土改肯定有积极想土改的，也有不愿意的，您怎么看待当时的土改积极分子？
B：都想得到地，都是家庭没地的，都是穷的，都高兴，地主多的不高兴，这是个矛盾。
A：当时村里有没有成立贫农团或者农会？
B：成了，这个组织机构都有。
A：那当时是什么?
B：当时不叫农会，俺这叫做村，行政村，俺这一个行政村里面两个自然村。
A：有没有贫农团或者农会？
B：你说的这个我记得45年第一次解放时候，有贫农团，儿童团，姊妹团，第二次解放后，49年后就只有村了，没有这些组织，是组织机构，村到乡到区。
A：那是怎么开展工作？
B：有行政村长，相当于现在的大村长，那时候我们这还没有党员，没有支部。
A：当时他们都做什么工作？
B：抓农业生产，也是按照区里的布置来抓。
A：当时有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他们的一员？
B：都是愿意干就去，也有上面任命的。
A：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您被划得什么成分？和家里其他人都一样吗？
B：划得地主。
A：爷爷您当时被划成地主了？
B：不是，我是划得中农。
A：家里人呢？
B：这一个家都是中农。
A：当时划成中农，您还记得根据什么定的吗？
B：根据地，根据家里什么条件，家里有点地。
A：当时认同给自己划得中农身份吗？
B：认同。
A：您觉着划得合理不？
B：合理啊。
A：家里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B：没有，那时候中农好，自己有点地，自力更生。
A：当时村里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B：就是看地有多少，还看你的剥削来，你的地有多少,有没有大领目。
A：大领目是？
C：就是雇工，常年雇工。
B：就是雇工。
A：哦，这样啊。
B：这个大领目，在你家这一年，一年给他多少粮食雇他。
A：那具体是根据什么标准划得？
B：要是按照政策来说就复杂了，他主要就是看你的剥削量。
C：就是看你有没有剥削。
B：主要看的剥削量，定成分。
A：剥削多少？这个具体多少量划成什么还记得吗？
B：记不清了，那时候较小。
A：光记得是按照这个剥削量了？
B：对。
A：当时这个是工作队划得还是村里划得？
B：当时是你自己报，大家评，工作队在这。
A：工作队牵头吗？
B：对，开全体大会，一块评,一开大会我就过去看，跑着玩。
A：那划地主有没有根据他有多少土地，多少财产？或者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就评成地主？
B：你地多肯定就是地主。
A：您还记得具体有多少亩不？
B：就知道是你占用的地多，你的剥削量有多大，条件多了。
A：那您记得当时咱们村里划成地主的都有多少地？
B:俺们这几家子地主，你过去听说过一个破烂地主不？
A：听说过。
B：我们这几家就是，你以前剥削我，后来呢，你一吸毒品，都败坏了，又给他划个破烂地主。
C：钱没有了，又划成破烂地主了。
B：咱这多少家了小任家，乔华家。
C：以前存在这个情况，以前家里有钱，到后来划成分的时候，都没什么钱了，但是照样把他划成地主了。
A：没钱了还是个划地主?
B：是滴,字双爷爷划地主了，磨边爷爷划地主了，字华爷爷划地主了，他都没有地了。
A：为什么这些人还评地主？
B：他就是原来有剥削量。
A：当时咱们本姓有没有划成地主成分的？
B：有，都在我们这个姓杜的这来。
A：那当时您怎么看待他们？
B：我算算得有七八家，俺老五门都是。
A：但是您怎么看待他们呢？
B：怎么说，没什么看法，也是看个热闹。
A：那当时咱们村里划地主的时候没有没划得死地主，就是把已经去世的祖宗又划成地主的？
B：没有，都是活着的。
A：爷爷您记得当时村里划成分后，基本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中农，多少地主这些？
B：当时村里一共300来户，还是贫农雇农最多。
A：划了成分后有没有对外公布，就是出榜了没有？
B：张了。
A：张了几次还记得吗？
B：几次我不记得了，但是肯定张了。
A：有没有调整记得吗？
B：反正主要是把地主、富农成分一定下来，像我们这种有点地的，家里一人合几亩地的，有没有剥削量就算中农了，没地的就算是贫农，你看入党的时候，贫农是半年的预备期，我还是一年的预备期。
A：现在入得都是一年了。
B：哦，原来贫农是半年。
C：和你这个成分有关系。
A：当时主要就是划出来地主和富农？
B：对，到时候地主和富农一公布，其他的就自己分了。
A：当时只公布富农和地主的名字？
B：不是，其他的也公布，就是除了他们之外的有点地的就是中农了，没地的，地很少的就是贫农了。
A：那后来这些有没有调整过？
B：我不记得有过调整，一直到土改复查以后，就公布了那一次榜。
A：当时家里村里有多少地主记得吗？
B：咱现在算也算的过来，杜家四门，但是分户咯，算五家，再加上林家、刘家，恒简,光算姓杜的？
A：不是，就是咱们这个村里的。
B,还有恒代，字培，怎么也得二十多家。
A：那富农呢？
B：富农是一家。
A,中农呢？
B：那多了，除去贫农后都是中农，具体有多少户贫农，多少户中农我不记得这个数量了。当时土改时也就300来户这个庄。
C：现在是400来户。
A：爷爷，我再了解下当时斗地主的时候，当时村里批斗过地主吗？
B：批斗过。
A:批斗过多少次还记得吗？
B:多少回我说不清了，就是土改完以后，当时52年开大会批斗的。
A:当时地主都批斗了还是？
B：地主家富农都批斗了。
A：这20多个？
B：对，20多个都上去了，后来公正当书记批斗过，心国当书记批斗过，我当书记也批斗过，就是批斗的很少了。
A：当时有没有开诉苦大会，公审大会这些？
B:有，也诉苦。
A:您记得过程是什么样的吗？
B:反正就是开大会提意见，村里提意见。
A:村里人都去？
B:都去，就是村民大会。
A:是村民提意见？
B:对，村民就说我受过你的剥削，我受过你的压迫，也是诉苦，当面提，这些我就记得很清楚了，后来就很轻了，我和心国当书记的时候就不太做这些了，后来一入高级社，身份就都一样了。
A:有没有算剥削账？
B:有，我记得最后开完大会，俺这村里都把这些地主叫了一块，给他们算账。
A:把地主集合在一块？
B:对，给他们算你有多少剥削账，罚你多少粮食多少东西。
A:当时剥削量怎么算的？
B:这个就不清楚了，我只记得小森的爷爷最多，给他算的最多，我在哪儿看他们算。
A:那当时斗地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或者骂过他们？
B:起头，那一次划分好成分以后都抓起来了。
A:划分完成分把地主都抓起来了？
B:那一次，把他们抓起来没两天，关了没几天，就一块斗的。
A:具体有没有动手？
B:这个我不记得，后来都是给他贯彻党的政策，好好干，就是刚开始关几天，我觉着没动手，开大会斗的时候有区来的，有乡来的。
A:当时有没有人公开给地主说好话？
B:没有，这个情况我没听说过。
A:那私下来有没有同情他们的？
B:没听说过。
A:当时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了吗？怎么没收的？
B:没收了，地按照一个人给你留多少，剩余的地都给你分了，东西都给你充公了，屋都给他分了。
A:还记得当时一个人具体给他留多少地么？
B:一亩多地把，老亩，660平方。
A:那当时房子、地分给谁记得吗？
B:具体分的数我不记得，都分给贫农了。
A:分的时候是工作队牵头还是村里？
B:工作队领着，都分了，都到户了分的房子分的地。
A:分的地、房子都是说好分给那一家了？
B:对对对。
A:分的时候您有没有跟着工作队去分，或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
B:没有，我就是看热闹。
A：当时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B:地是按人头来的，具体房子怎么分的不记得了。
A:分的土地每人多少？
B:也是亩半地。
A:具体流程呢？
B:就是收好地主的地和房子，村里都是分好的。
A:具体呢？
B:就是村里他分好，做好分配的方案以后他在公开。
A:是工作队和村里知道一共有多少，分到哪户多少是吗？
B:是，他们就制定方案了，公布就完了。
A:也没有人对这个分配有意见吗？
B:没有。
A:就直接村里张个榜，每户分了多少多少就完了？
B:对，谁家分多少地，地是庄北还是庄西，那些地，都写的清清楚楚的，后来还发土地证来。
A:当时家里分到地了没？
B:咱是中农，没给咱们分，也不分咱的。你的地是多少还是多少。
A:那其他的东西也没分到吗？比如牲口和农具这些
B:没有。
A:当时家里有没有多出的土地被分掉？
B:没有，咱是中农，没分。
A:那家里的牲畜或者农具呢？有没有被分？
B:也没有。
A:当时全村各户分到的土地一样多吗？
B:不一样，按照人口，人越多，分的地越多，一人亩把地的标准。
A:大家分到的肥田一样多吗？
B:你问的这个太细我就记得不清了，反正我就知道分地了。
A:但是不同成分之间，分到的土地情况有没有什么差异？
B:这个不清楚。
A:当时整个家族有没有族田或者族屋，就是家族财产分配？
B:没有，当时家族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只是一块互相搭把手干活，几个本姓的地主也没有什么联系。
A:当时有没有祠堂？
B:没有，都没有。
A：分配土地时，有没有组织集体看田、量地？
B：我不记得有这个事。
A：那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B：当时是村里有人，先开好会，开大会，定谁分哪儿哪儿，然后再去地里量地，村干部领着给你量去。
A：那量的时候是集体都去还是？
B：是分到那家就跟着量去。
A：有没有村干部在分配财产时贪污或者不公平？
B：这个就不清楚了。
A：那当时分配的土地或者财产的时候，有没有争执?
B：没有，大家都同意，分那个地主的地，拿出来了，还没听说谁和谁吵架了，那个不公了，就是量地后，地就交给你了，谁的谁就去种了，没有这些吵架什么的事情。当时地一量好，就发了土地证，一家一张，你有多少地，多少亩，上面写着你的地在哪儿，和谁的谁的挨着边，写的都很清楚。
A：村里土改是哪一年结束的？
B：我们这儿是52年结束的，实际上51年土改，土改的不彻底，52年又来了一个复查土改。
A：哦，原来又复查了一遍，当时复查的时候，有没有清出来的漏网地主？
B：有，就是这些漏网的地主，又划出来多少家。
A：哦，当时又清理了是吧，当时具体划出来多少家？
B：6家，最少是6家，漏网的这些也有家里有东西的，也有没东西的。
A：那当时有没有再改成分的？比如中农这些？
B：当时这些就是划得中农，复查的时候又给他划成地主了。
A：有没有查田定产这一事？
B：没有。
A：也没有定产量的标准？
B：没有，都没定。
A：当时土改完了，定没定向国家交公粮的标准？
B：那得交，这个就说不清了，有时候，他临时给你个标准，不是提前头一年或者多久给你定多少，他都看当时大概的收成，再一个也看国家需要不需要。
A：那当时交公粮的负担大吗？
B：我觉着不算大。
A：土改后家里有多少亩地？
B：还是22亩地。
A：没变动吧？
B：没有，中农的都没动。
A：当时土改后这些土地够一家人生活吗？
B：维持生活吧。
A：主要种什么？
B：和原来一样，还是小麦、玉米、棉花、烟叶
A：产量呢？有没有比土改前增加？
B：一样，好的还是百十斤。
A：土改后家里的劳动力够用吗？
B：够用，地没变，人就够用。
A：那当时有没有加入农户类似互助小组之类的组织？
B：没有，一直到54年才成立互助组，到56年就成了高级社了。
A：当时是临时还是长期的？
B：初级社是临时的，没有两年就成了高级社了，那就是长期的了。
A：当时农业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B：那时候种地就靠天吃饭，也没有化肥，不打药，最大的就是不好浇地，没水浇地，指望天上下雨。
A：一年的收成要交多少？
B：那时候国家要多少交多少，而且给通知单，大部分都是按地，你有几亩地你交多少，都有通知单。
A：爷爷，当时具体一亩地交多少记得吗？
B：这个我就不记得了。
A：当时交什么粮食？
B：麦，大豆，高粱，谷子，这几种
A：怎么交。
B：大部分都是村里收，村里收了以后送乡里去。
A：这个一年自己的收成能剩多少？
B：具体多少记不清。
A：够不够家里吃的？
B：够吃的。
A：那土改后，种地的热情是不是比原来更高了
B：都一样，都是靠天吃饭。
A：土改后，家里有没有卖地或者买地？
B：没有，土改以后，土地的买卖量不大了都，地主家里没地了，流通就少了。
A：除了种家里的这些地，有没有租别人的种？
B：没租。
A：土改后，家里生活有哪些变化没有？
B：中农户的变化不大，贫农的变化大了，能吃上饭了，一分地后，有地种了。
A：生活压力呢？大吗？
B：生活还可以，压力也不大。
A：土改后，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大吗？
B：不大，不像原来了。土改以前的差距大，有有地的，有地多的，有一点没有的，这个差距大的狠了，但土改了以后，大家地都差不多了，其中吧中农户地稍微多一点，一人划4、5亩地，喂得起牲口，生活还是比较好的，贫农一人划亩半多地，总体上讲生活上基本都平衡了各方面的，要是真在平衡了得是入了高级社之后，大家都一样了。
A：那当时发财致富的信心是不是比以前更足了？
B：没有，没什么。
A：当时种地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就是做没做什么小买卖？
B：没什么，也就是种点棉花，纺点布卖，种点烟叶。
A：那当时卖布能有多少收入？
B：这个还真不清楚，反正补贴家用，够吃的。
A：土改后，您感觉在村里的身份地位如何？和土改前相比
B：没啥，没什么变化。
A：那爷爷您和村里其他农民关系怎么样？
B：没什么，感觉和原来都一样，都挺好。
A：那您和划成地主、富农的关系呢？
B：咱们这把，三大姓，姓史的，姓高的，其他的地主都在咱这来，都是姓杜的，和这些人本身就是一家子，都是亲戚，关系也没什么都变化，没划地主之前就挺好，后来划了地主，就是把他们的财产分了，也没歧视他们，都一样和原来，又没有多大的过节。
A：土改后，您感觉村民之间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
B：还是基本上说是好的，高楼就是这一点上是比较好的，和外面的村相比，关系是好的。
A：普通的村民会根据一个人所划得成分决定关系的远近吗？
B：也没有。
A：有没有说因为别人划了地主、富农就远离，多和贫农雇农打交道？
B：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A：当时土改后家里和村干部关系如何？
B：还是可以，都不错，我就当了多少年的干部，咱是当过干部的，就说在我当之间和那些当干部的，关系都不错，又没啥矛盾，乡里乡亲的。
A：那和咱们这个家族呢？这一大家子姓杜的
B：也没啥，就是和原来一样，没什么矛盾，也没什么联系，当时我们这一大家子也没有什么宗族观念，没什么长老。
A：爷爷，土改后村里的风气和土改前有什么变化？
B：觉着没有变化，风气都挺好。
A：爷爷，那土改后，您对大家每人都有一样多的土地有什么看法？贫农也好，地主也好，都是每人亩半地。
B：要按现在的形势来说不公平，要是结合当时公平来说是公平的，土改完了以后地占多的都在中农手里。
A：那当时您感觉土改时分地和后来土地承包，就是分田单干的时候一样吗？
B：感觉都一样，但是分地感觉不一样，土改的时候是这个村里地主越多，你抽出来的地越多，也就是分给贫农的地就越多，我们这是82年分田单干，大部分都是80、81年分的地，俺们这个孙楼乡里分的晚了一年，这一次分地是平衡的，以生产队为单位，你这个生产队多少人，任务多少，平均一亩地来多少，就按人头来分了，但是地好孬就搭配分了。
A：那土改后，咱这个家族的关系还重要吗？
B：一样，原来就一般，没什么重要不重要。
A：那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划成地主富农的地位高一些？
B：没有都一样。
A：爷爷您土改后有没有感觉同一阶级的农民是一家人？
B：那是，都是一家人，显着亲切。
A：土改后，您有没有参加咱们村里修水利或者修路这些活动?	
B：记得有打井，打得不多，但是那时候我上着学，没参加。
A：土改后，您对党和政府有没有什么看法？
B：没有，就是尊重。
A：爷爷，土改后您之间有关土改的疑惑有没有解决？
B：没有啥，一开始就是看热闹。
A：土改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B：现在回忆不起来，那时候又小，十来岁，也是没什么深的印象。
A：您对咱政府做土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呢？
B：这个实话来说，看站在那个角度上吧，要是站在中农的角度上，不管，因为不关咱们的事，我的东西不往外拿，我也分不到东西：要是富农，地主呢，觉着亏，要是站在贫农角度上呢，那肯定是拥护共产党，给我分地了，我有地了。站的阶级不同，看法不同。
A：爷爷您还记得土改后多长时间开始的互助组？
B：我记得是3年，因为52年土改完，54年搞统购统销，55年开始的互助组。
A：那您记得互助组搞了多久吗？
B：我记得顶多一年，只能说一年，56年就成了高级社。
A：那中间有没有初级社？
B：没有，俺这没成初级社，直接就成高级社了，高级社我就当会计了。
A：爷爷，后来高级社的时候，您是自愿将土地和农具、牲口交给集体的吗？
B：是自愿的，都集中在一块了。
A：为什么？有什么原因不？
B：谁也不挡了，都一块了，都自愿了，车和农具都拉了队里去了，我又是会计，就是自愿交的。
A：您觉着是土地自己耕种效率高还是集体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B：这个就看站什么角度了，就像刚才说的，他地少的，肯定愿意积极，他原来地多的，他干起来就不积极，效率也不高。你像地主似的，他也一样干，地都拿过来了，虽然成分不同了，但是你在生产队里享受是一样的，你只要认出力，工分都一样的，劳力少的人口多的就吃点亏，不好养家。
A：爷爷，对比土改，你觉着后来咱们入社有利于农业发展吗？为什么？
B：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咱们这从58年，三面红旗举得高，一直接了文化大革命，群众生活都不多好，这是实际情况，56年和57年入社分红利都还是可以的，58年就不行了，吃红芋、胡萝卜。后来一分开的时候积极性高，82年的时候，自己当家了，这个时候老百姓积极高。
A：那咱们这土改后又入社了，土地又都上交集体了，爷爷有没有觉着这次土改白搞了？
B：这个么没感觉，跟着政策走，不过第一次土改的时候我记得一个事
A：爷爷您说的第一次什么时候？
B：刚解放的时候，45年我记得，那时候小
A：哦，爷爷您时候什么事？
B：那次土改出现了几个问题，地主和贫农的地平衡了，但是原来剥削量多的地主家庭出现了问题，我们庄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像张庄大队，张庄这一个庄活埋了好几个，当时第一次解放的时候，机构都成立起来了，什么农会、儿童团、姊妹团，也是划成分，斗地主，共产党在这的时候时间很短，后来国民党一打过来，地主又翻身了，势力又大了，他就去国民党哪儿地主告状农会的干部和村里村干部分他们的地，那时候，蒋介石有一个政策，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只要和八路有关系的埋了很多，执政理念不一样，八路为了贫农雇农，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是农民的代表，整个丰县埋了3000多人。
A：爷爷我还得问您几个问题
B：行。
A：您是37年的，祖籍是哪儿？
B：我就是这的。
A：那爷爷您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
B：我还可以，以前都很好。
A：爷爷是党员吗？
B：对对，是老党员了。
A：那教育程度呢？
B：我高小，文化程度低。
A：高小是？
B：就是六年级，小学。
A：您是37年出生，一直到19岁都在家里干劳力？
B：对对。
A：19岁之后您干的是？
B：干的咱农村的干部，生产队队长、会计、大队的干部我都干过，乡里的我也干过。
A：那这个有没有时间划分上的一个阶段？
B：我是56年当的生产队会计，57年高级社当会计，58年干的片长，分片了，59年高级社主任，64年至71年干的行政村大队会计，71年乡工业会计，76年干的村支部书记，82年调到乡里去了，工办，工厂厂长书记，86年回的村。
A：爷爷您家里现在几口人？
B：我22口人，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家6口，老二家5口，老三家8口。
A：您的三个孩子都做什么呀？
B：大儿务农在家，老二外边做生意，老三退休了，是个干部，今年55了吧。
A：爷爷现在家里还有土地吗？
B：有一亩多地，包出去了。
A：那给一年给您多少钱？
B：每年给我800块钱。
A：爷爷您现在经济状况怎么样
B：还可以，不愁吃不愁创，就是我身体有点不好了
A：那您的收入来源靠什么？
B：我现在拿好几样工资，养老的，当大队书记的退休的，原来在拖拉机站一个月还给我百十块钱，土地流转的，孩子孙子孙女也都给点。
A：那现在经济状况在村里能处于什么位置？
B：中等，只能说是中等水平。
A：爷爷，暂时我这没什么问题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抽出来时间接受访谈，真的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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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杜心德，生于1937年，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土改前我家有奶奶、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家中一共有6口人。奶奶和父母是哪一年出生不记得了，我姐姐是32年出生，弟弟是39年出生，我小时一直在家跟着父母干农活，上学上到小学六年级。
（2）劳动力情况
土改前虽然家里有六口人，但是奶奶年级偏大，身体不太好，家里算是只有五个劳动力，三男两女，当然父亲和母亲是主要劳动力，我和姐姐弟弟也是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农活，全家都靠种地为生。农忙时家里劳动力基本够用，真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和叔叔家互相帮忙。
（3）负担情况
土改前，我家有三兄妹，姐姐当时19岁，我14岁，弟弟12岁，奶奶身体不太好，但是家里有22亩地，而且我还有个叔叔，我们两家相互帮助，一块照顾奶奶，基本没有什么负担。
2、土改前家庭经济情况
（1）经济状况
土改前我就是在家里上小学，闲的时候帮父母干农活。
土改前，我家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种地，全家人都是靠种地为生，当然种地的时候也种棉花，棉花收的多的时候，母亲就纺点布卖，另外土地里还种点烟叶，卖烟叶补贴家用，家里的经济状况在村里还算可以，中等水平，比没有土地的家庭好多了。
（2）生活来源
当时生活来源主要就是种地，加上种点棉花纺点布卖，种烟叶也卖了补贴点家用，烟叶当时比较值钱，如果收了烟叶，留到第二年卖，一斤烟叶最多的时候 能换10多斤麦，但是具体当时纺布和买烟叶具体能赚多少钱父母知道，我年纪小就不清楚了。
（3）生活压力
土改前，我家里的生活压力基本不大，毕竟家里的地多点，收获的粮食基本能维持家里的生活，再加上纺布和卖烟叶的补贴，没饿过肚子，家里的支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主要就是日常的生活用品，然后小孩子上学花点钱，但是学费也不多。
当时大家都没有钱，但是我家借过别人家的粮食，但是都还清了，就是过了年，春天的时候借点粮食，等夏天收了就还给人家，不过也借不多，主要就是解决一时的吃饭问题，我记得最多就借过3斗粮食，借的都是邻居或者叔叔家的，当时也没有利息，借多少粮食，等夏天收了再还给人家粮食就行了。
3、土改前土地经营情况
（1）生产情况
土改前，我家里有22亩地，一是老辈里传下来的一点地，另外就是当时的烟叶贵，我家里种烟叶，卖了钱之后，就从别人手里买点地，买的都是私人的，慢慢的积累起来，就有了这20多亩地。
当时我家地里主要是种高粱、大豆、小麦、红芋、棉花和烟叶。高粱、大豆、小麦每亩地产不多是80-90斤，棉花200多斤，烟叶产的比较多，一般种烟叶的话，一亩地能产300多斤。
当时交公粮的话，我记得一开始第一次解放前，就是45年之前，当时得交三次公粮，因为日本人在的时候，汉奸队来收公粮，国民党也来收公粮，咱八路军也回来收点，后来第二次解放，就是共产党建立的政府了，当时交公粮交的就少了，我记得一亩地也就是10至20斤，负担虽然不大，但是当时产量也不大，交也是交粮食，大家都没有钱，交钱也没有，基本都是交小米，村里会统一收，各家交了村里，村里收齐了，再派人一块送乡里去。
（2）牲畜和农具
我家里当时只养了一头牛，再多就养不起了，牛是我家自己购买的，农忙的时候一头牛有时不够用，但是我家和我叔家还有我邻居家搭伙，我叔家养了一头驴，邻居家也是养了一头驴，这样就是三个牲口，牲口喂是各家喂各家的，平时就是割点青草，掺点麦糠当饲料，农忙的时候就去叔家和邻居家把驴牵过来一块下地，也不用给租钱也不用人工换，都是互相帮忙互相用的，不计较这些东西。
农具上，我家里有一个犁、一个耙，还有一个将子[footnoteRef:2]，但是没有大车，如果农忙的时候真用大车的话，就去有的家里借，都是一个村的，也不用花钱，没用坏过，坏了修理好了就可以，也就不用赔偿。 [2:  一种农具，类似于现在的插秧机，需要用人力在前面拉。] 

（3）生产合作
当时我家里劳动力够用，基本没有发生过换工这回事，就算是真农忙时，也是和我叔家还有那个邻居家一块搭把手，没有考虑过什么男工女工或者技术工和普通工，就是都搭把手干干，农具都是各自带的，也没用坏过，牲口就是一头牛两头驴，一块用，吃饭也是各自在家里吃。
当时我家更没有请工或者雇工，但是本村里请工的，大部分请的也是本村的人，不用给钱，但是管三顿饭，农具是各自带的，我们村里村民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好，都相当于互相帮帮。
土改前，我家在生产中没有参加过类似互助小组的组织，要是说类似的，还是只能说我家和我叔家以及邻居家，我们三家这种，从老辈里关系就很好，算是长期的了，三家一共有50多亩地，牲口虽然是各自喂养，但是是一块用，干活上也是你帮我，我帮你，不考虑汇报什么的，就是关系好，都搭把手。
4、土改前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土改前，我家和村里其他农民的关系都不错，和家庭比较富裕的关系也可以，都没有什么矛盾，但是也没有什么的交往，逢年过节的也没有什么走动。和村长什么的也是没有什么交集，不打交道。
当时，村里富裕农户和普通农户生活差距很大，因为它富裕的农户，家里地多，都几百亩地，粮食多，吃的饱饭，虽然过得好，但是我们这很多大户都抽大烟，慢慢的都没落了，如果一般的家庭，你像我这种家里地还算可以的，基本够吃的，但是地少的或者没地的，生活就很差了，都吃不上饭，饿肚子。
（2） 宗族关系
    土改前我们这宗族关系没有这么重，也没有族长什么的，一族的联系也是仅限于我父亲的兄弟几家之间，关系还不错，但是没有什么走动或来往，也只有和我叔叔家关系比较好，一块搭把手干干活，至于这个家里有困难或者灾荒什么的，也没有什么救济，各过各的。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1）对土地的愿望
土改前，家里对购买地也没有很大的欲望了，基本22亩地，已经够家里吃的了
（2）对土地看法
那时候，对于那些地主、大户有那么多土地，我也没什么感觉，但是他们大多都抽大烟，不务正业，都把家产败坏了。
对于没有地的农民，当时就感觉他们很义气，至于地位上，我也没有感觉比他们高，大家都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
（3）对土改的反应
当时听说要土改了，我没有什么想法，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左右，对于土改我也没有什么疑问、疑惑和担忧。那时之前都是国民党在这，也怕再打回来，因为第一次解放的时候，45年前后，因为分过一次地主的土地，后来国民党掌权把参与分地的工作人员都活埋了。
土改前，我对党、国家这些没有什么想法，有的也只是尊重，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工作队进村
我记得是51年土改队来村里的，是从区里来的，当时丰县一共划分为七个区，我们高楼属于五区，但是具体土改队当时有几个人我就记不太清楚了，那时候毕竟年纪不大。
（2）土改宣传
当时我参加村里关于土地改革的会议了，当时在村里开大会，当时老百姓也没有什么事，基本都去了，在村里空地上，大多数也是看热闹去，不过当时我小，才十四五岁，也没有上台发言的机会，虽然我比较小，但是当时讲的政策我都能听懂了，大概就是说现在解放了，我们要分田分地了，要上贫苦农民过上好日子，打倒地主财主，当时尤其是没有地的农民什么的比较激动，很赞成这些政策，因为要给他们分土地了。
（3）扎根串连
至于贫雇农串联这个事我不太了解，当时就是贫下中农是一家，对于土改的积极分子也没什么看法，他们本身就没有地，他们就想着赶快土改得到土地。
（4）成立贫农团
我只记得45年第一次解放时候，当时有贫农团，儿童团，姊妹团，至于这次土改我不记得成立那些贫农团、贫农协会等组织，就知道是一套组织机构，乡-村-行政村-自然村，这种一级级的，高楼当时是一个行政村，下辖了两个自然村，有个行政村长来组织工作，大部分也就是抓生产，也抓治安。
2、划分阶级成分
（1）土改成分
土改的时候我是划的中农成分，家里人也和我一样，都是中农，当时认定我家里是中农是因为我家里有点地，20多亩，生活条件还算过得去，但是我家又没什么剥削量，没雇农什么的。对于划分为雇农，家里也很认可，没有什么意见，毕竟当时土改对于中农来说，既不分我们的地，也不给我们分地，所以也就这样了。
（2）成分划分
当时的划分标准我记得是主要按照剥削量和有没有雇工，你剥削量多的就是地主，少点的可能就是富农，然后只要把这两种划分出来，剩下的就好区分了，地还可以的，一口人平均三四亩地的就是中农，然后没有地的或者很少的，你就是贫农，至于没有地什么的，光给别人家干活的就是雇农。具体划分的时候是工作队在村里牵头干的，开的村民大会确定的。
至于多少土地和财产划分成地主这个我记不清，凡是划成地主的都是有剥削量的，给他算剥削账，至于说的“死地主”我们这儿没有划分，当时我记得我们这划出来很多破烂地主，按了个地主的名，但是抽大烟什么的不务正业，家里剩不多什么财产了，就剩房屋了这样的，但是原来的剥削量多，就成了地主。
我对于那些被划为地主的同姓族人，也没什么看法，我们杜家，在高楼算是个大姓，我们姓杜的划出来很多地主，当时我也只是看个热闹，本来也就没什么联系或者来往，所以还是和原来一样，平常对待。
（3）划分结果
当时我们村一共300来户人家，当时肯定是贫农、中农偏多，地主富农少，我记得地主划出来了20多家，富农就1家，剩下的具体多少家不清楚了，当时就划分了一次，在村里贴了榜，上面写的很清楚，你的成分是什么，只是后来52年又来了一次复查土改，但是又清出来至少六家漏网地主，把他们从中农改成了地主，算是改动了这一次吧，都是土改后一年的事了。
3、挖苦根，斗地主
（1）挖苦根（诉苦）
当时村里也批斗地主，开的全村大会，基本所有划分成地主的都上了台，那家富农也被抓上了台，二十多个人人吧都跪下，然后就是贫农和雇农这种日子过得比较苦的，指着地主提意见，说他们怎么剥削我，怎么压迫我，反正很热闹，开完会后有工作队把地主们叫了一块给他们算剥削账，按照算的剥削账罚他们的粮食和东西。
（2）斗地主
我记得就一开始划地主后，把他们抓起来关了两天，跟他们灌输党的政策，然后就开始开大会斗他们了。当时骂地主的肯定有骂的，五花大绑让他们跪着，但我不记得打他们或者揍他们，我也没有参加揭发他们的罪行，我家是中农，不租他们的地，也不给他们干活，更没有什么交集，也没听见有人公开或者私下来给地主说好话和同情他们的，大部分都是看热闹。至于死地主本身我们这就没有，也就没斗什么死地主了，划的“破烂地主”是一样被斗的。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1）没收土地和财产
当时是工作队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统计出来地主家有多少地、多少房子什么的，按他家里的人均一亩半留出来地，房子也是留够他家里人住的，其他多出来的都分给贫农和雇农。
当时我没有参与过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工作，也是看热闹，不记得没有人不配合，他们也是不敢不配合。
（2）分配土地和财产
当时分配土地和财产时根据没收的总数分的，对于雇农按照人均一亩半，留给地主的也是人均一亩半，把地分给他们，对于有点地的贫农就是按照人均一亩半补齐，比如家里4口人，你只有3亩地，那就再分给你3亩，房子是按照够住的进行分配，不像土地有个标准，分东西没有开大会，工作队制定了方案，然后贴上就完了，上面有谁家分了多少，在哪儿都写的都很清楚。
因为我家本身划分的就是中农，也就没给我家分东西，土地、房子都没有分给我家，当然也没有把我家的分掉，相当于什么都没动，看个热闹。
全村各户分到的土地是不一样多的，就是按照人均一亩半，当然你家里地越少人越多，分到的地肯定就越多，至于肥田坏田肯定都考虑好了，分坏田的可能是多分了点，另外不同成分之间分到的土地有没有差异我也不清楚了。
我们本族人有不少的地主，把他们的东西也分掉了，都分给了贫农和雇农，我们这个家族本身也没有什么族田、租屋什么的，也没有祠堂，就是各家是各家的，把他们的分了。
（3）分配土地的过程
当时分配土地时，没有组织集体看田、插标、丈量和分地的，就是工作队订完了方案，村里开大会公布分定的方案，然后村干部领着各家量各家的，轮到谁家的谁就跟着去量地，量完地就是你的了，交给你种了，自己负责。那时候也没听说村干部在分配财产或者土地有不公平的举动，大家对于分配的土地和财务也没有什么的争执，毕竟原来没有地的，现在给你分了地，都很高兴。
5、土改复查
（1）土改复查
我们村的土改是1952年结束的，实际上是51年土改，接着就来了一个土改复查，又至少清查出来6家漏网地主，把他们的成分又改了，本来都是中农，至于其他成分的没有什么改动，富农还是一家。
当时土地证是都发了，每一家都有，上面写的很清楚，你有多少地，地在哪儿，左面是谁家的，右面是谁家的，都很清楚。
（2）査田定产
当时我们这没有查田定产，不过肯定交公粮，但是标准不是定好的或者提前就定的，而是临时给的，根据你当年的产量，当然也看国家的需要，交公粮的负担是不算大。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1）生产情况
土改后，我家的地还是22亩，因为是中农，也就没动，还是和原来一样，基本能够这一家人维持生活的。土改后还是种的高粱、红芋、大豆这些，产量没什么提高，和原来都一样。
（2）生产合作
土改后，我家的劳动力一样够用，没有参加什么互助小组，忙的时候还是和我叔家，还有邻居家，我们三家一块互相帮帮忙，一直都是这样，到了54年的时候才有了互助组，56年就进入了高级社了。当时种地没有农药、没有化肥，还有就是不好浇地，都是靠天吃饭。
（3） 收成情况
那时候国家要多少交多少，而且给通知单，大部分都是按地，你有几亩地你交多少，都有通知单写的很清楚，教的主要就是小麦、大豆、高粱和小米，还是村里统一收，我们直接交到村里就行了。一年剩多少斤不好说，但是够家里人吃的。
（4） 生产热情
土改和我们中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种地热情也没什么变化，就是和原来一样，该怎么种就怎么种。
（5）土地买卖
土改之后，我家没有租别人家的也没有再买地，家里也觉着够吃的。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1）生活变化
中农户的变化不大，贫农的变化大了，给他们分地后，有地种了，最少能吃上饭了。
我们家压力也不大，基本没什么压力，村民之间的生活差距也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土改之前，有地多的，有一点没有的，这个差距大的狠了，但土改了以后，大家地都差不多了，其中中农户地稍微多一点，一人划4、5亩地，喂得起牲口，生活还是比较好的，总体上讲，生活上各方面基本都平衡了。至于发财致富的心我也没想过。
（2）收入变化
关于收入这方面上，家里还是织布卖，卖点烟叶补贴家用，和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土改后，我在村中的身份地位也没什么变化，还是和原来一样，关系都不错。
至于我家与那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本身我们杜家划成地主的就多，怎么也算是一家人，但原来土改前就没有什么交集和来往，土改后更没有什么交集了，关系都一样，还是普通对待；村民之间关系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也没说根据一个人的成分就决定关系的亲疏，原来贫农、中农和地主就没有什么联系，土改后也就没什么联系。
（2）村户关系
土改后，我家里和村干部关系还不错，没有什么矛盾，但也是没什么来往，至于宗族内的也没有什么关系，本身宗族关系和概念就比较弱，各家过各家的，村内风气一直都挺好，挺和睦。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1）土地观
关于大家拥有的土地都差不多这事，按照现在来看是不公平的，但是结合当时来看是公平的，土改后，还是我们中农的土地多一些。
至于土改和分店单干对比，两次分地的感觉不一样，土改的时候是这个村里地主越多，抽出来的地越多，也就是分给贫农的地就越多，我们这分田单干是82年，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80、81年分的地，我们孙楼乡分的晚了一年，分田单干分地以生产队为单位，你这个生产队多少人，任务多少，地的好坏也是搭配分。
（2）人际观
土改后，我觉得宗族内的关系没什么变化，本身就不讲宗族，也没有感觉比那些划分成地主、富农的地位高，但是同一阶级的农民确实是一家人。
（3）社会观
土改后我还在上学，没参加这些修水利和修路活动，对于党和政府也没有什么看法，更没什么新的看法，但就是尊重党和政府。
（5） 土改观
土改的时候我就是看热闹，也没有什么疑惑，至于最深刻的印象也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土地改革运动，看站在那个角度上吧，要是站在中农的角度上，没有什么看法，因为不关我的事，我的东西不往外拿，我也分不到东西；要是富农，地主的角度，觉着亏，东西都分走了，要是站在贫农角度上呢，那肯定是拥护土改，给他们分地了，他们可以养活家里了，有饭吃了。站的阶级不同，看法不同。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生产资料入社
我记得是土改后三年开始的互助组，因为52年土改完，54年搞统购统销，55年开始的互助组，顶多搞了一年的互助组，56年就进入了高级社，中间没有初级社的过度。
后来农业集体化加入初级社、高级社，我们都是自愿的交上去的，农具也都交上去了，觉着都是大家一块干，而且高级社的时候我就当了会计，更要起到表率作用。
（2）集体化认识
这个就看站什么角度了，土地少的，肯定愿意，积极性高，效率也高，地主也一样干，但是干起来就不积极，效率也不高。人人在生产队里享受的是一样的，你只要认出力，工分都一样的，当然劳力少的，家里人口多的就吃点亏，挣工分的人少，不好养家。当然和分田单干相比，还是分田单干的时候效率高。
（3）对土改的再认识
我没感觉到当时土改白搞了，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56年和57年入社时候，分红利都还是可以的，我们这从58年，三面红旗举得高，一直接了文化大革命，群众生活都不多好，从58年吃红芋、胡萝卜，直到82年的时候，自己当家了，老百姓积极性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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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886_WPSOffice_Level1]一、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调研点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
	调研员姓名
	李旻昊

	调研员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调研员联系方式
	15587399997

	受访者编号
	LMH20190507WGY@S
	受访者姓名
	王广云

	受访者性别
	男
	首次采访
时间
	20190507
	首访时受访者年龄
	86

	受访者成分
	贫农
	土改时是否是土改干部或
土改工作队员
	否
	是否
党员
	是

	干部
经历
	有
	曾担任的干部具体职务
	乡青年团支部书记

	现家庭人口
	8
	现承包地
面积（亩）
	0
	现林地
面积（亩）
	0
	现水塘
面积（亩）
	0

	受访者
基本情况
	受访者王广云1933年出生，祖籍为山西省，明末清初时期，祖上迁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小时家中有兄妹四人，大妹35年出生，弟弟为37年出生，小妹为46年出生，父母皆在村内务农，本身兄妹是三人，后叔叔、婶婶早逝，留下一子，跟随本家共同生活，自己曾担任过村内民兵队长、乡青年团支部书记，后回家务农。老人一直是农村户口，现家庭有三个儿子，大儿在徐州医院任职，二儿在家务农，三儿在东北打工。因老伴已经去世，现跟随二儿生活，居住在孙楼街道高楼村，空闲时听听广播或与亲戚邻居相聚闲谈，家庭和睦，儿孙满堂，生活来源主要靠养老金和孩子供养。

	受访者
职业简历或
个人经历
	

老人1933年出生，一直住在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1951年时，老人加入高楼村民兵组织，1956年担任乡民兵营干部，后调至乡镇任职乡镇青年团支部书记，卸任后回家务农，现跟随二儿在高楼村生活。

	受访者
所在社区基本情况

	孙楼街道为江苏省丰县下辖街道，是丰县南大门，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区。距离丰县市区5公里，徐州市区80公里，区内水资源丰富，有复新河、苗城河、新沭河等主要水系。1957年建孙楼乡，1958年属城关公社，1969年析建孙楼公社，1983年改乡，2014年，经省市批准同意，县委、县政府正式宣布撤销孙楼镇，以原孙楼镇行政区域设立孙楼街道办事处，此次孙楼行政区划为整建制调整，调整后，新设立的孙楼街道办事处驻原孙楼镇驻地，行政区域面积74平方公里，人口5.4万人，辖19个村委会。
高楼村位于孙楼街道西北角约8公里处，与王沟镇、常店镇相邻，丰县-王沟公路南侧，面积1.96平方公里。有6个村民小组505户，全村人口1860人，其中党员51人。产业以农业为主，无村办集体企业，村所在地占地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630平方米。村组固定资产总额70万元，村级无负债，农民收入以产业务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村建档立卡户59户198人，预计2019年底全部脱贫，全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98%以上。高楼村党支部以服务群众为宗旨，以建设五好支部为目标，仅仅围绕发展强党建，抓好党建快发展，帮助农民增收，帮助企业解决难题，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基层党组织与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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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562_WPSOffice_Level1]被访谈者简介：
姓    名：王广云、王彪
年    龄：86岁（1933年出生）    82岁（1937年出生）
访谈时间：2018年5月7日
土地情况：土改前家中有3亩土地，属于少地农民
备    注：王广云、王彪为堂兄弟，王彪父母早亡，自幼在其堂哥王广云家长大


具体访谈：
A=李旻昊  B=王广云  C=王彪
A：爷爷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研员李旻昊，您叫我小李就行，经许会计介绍过来拜访您，想了解以前50年代土改的一些事情。
B：好的，土地改革是吧？
A：是的，就是土地改革
B：哦
A：爷爷，我先了解一下当时您的家庭情况，土改时家里有几口人？
C：那时候六口人把我记得
B：差不多
C：俺叔、俺婶子、你、我、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A：爷爷还记得当时父母多大年纪吗？
C：当时有多大是吗？我想想要是俺叔活到现在有多大
B：父亲是属羊的，比我大两旬
A：那就是比爷爷您大24岁是吧？
C：是，大24岁
A：那就是1909年的
B：差不多，反正比我大24
A：爷爷还记得姐姐比您大多少吗？
C：大两岁还是一岁
B：大两岁
C：那就是属猪的，35年生的
B：对，当时家里还有个祖母
A：还记得当时妹妹有多大吗？
B：妹妹现在不是73岁就是72岁
A：那就是46年或者47年的了，当时土改前，家里都从事什么职业？
B：务农，就是在家里种地，不像现在，那时候没有工厂，打个工也没有地方
A：都是在家务农？
C：对，都是，家里不经商不干什么的
A：这样当时家里都是务农，都是劳动力吗？
C：是的，一家人都种地
A：这样就是家里三个男劳动力三个女劳动力？
C：哪有三个男劳动力，我小，也就是两个男劳动力
A：那一共是五个劳动力?
C：没有，也就三个，俺叔、俺婶子加上俺哥哥，俺姐姐当时还小来，比我大一两岁，妹妹更不用说了，都干不了什么农活
A：当时家里三个劳动力，劳动力够用吗？种的过来吗
C：能干过来，就那一点地，一个人也干的过来
A：当时家里有什么负担么？比如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
C：没有，就是俺婶子后来气管炎比较，不过都是后来很久的事了，当时家里是没有病人
A：当时家庭负担重吗？
C：那家庭负担，怎么说呢，生活是十分的差劲了，生活那时候都无所谓，喝糊涂[footnoteRef:3]，有时候树叶子都吃不上，吃榆叶，桑叶，柳芽，柳芽怎么吃呢，都是摘下来放锅里炸一炸，放上醋，就吃了。那个时候粮食根本不够吃的，你想想家里三亩地，怎么能够吃的，而且生产又落后，科技也落后，三亩地三百多斤麦，这几口人怎么能够吃，咱们算一下，一年一个人平均要吃百十斤粮食，一年365天，平均起来一天才几两，上哪儿吃得饱，当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老百姓生活状态都是这样，差劲得很 [3:  ：指一种流食，类似于粥] 

A：土改前您是做什么？
B：就是在家务农，帮着家里干干农活，照顾弟弟妹妹
C：当时我年纪比我哥小，就是在村里小学上学，不上学的时候就在在家干干活，不过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A：当时家里有什么经济来源？
C：没有，不做生意，也没有地方打工，一切就是靠这三亩地
A：家里经济状况怎么样？在村里处于什么位置？
C：可以说家里是较为困难，偏差的情况了
A：没在外面揽个活或者做点小买卖？
C：没有，给谁干活去，也没有人要干活的，没有厂子
A：当时地主家不招工吗？去给他们打个工
C：没有，本村的人就去了，都轮不上，而且我们村里破烂地主多，就是本来家里有钱有地的，后来吸大烟读博，不务正业，慢慢的就没落了，而且有的已经破产了，不行了都，所以也不会招太多的长工和短工什么的
A：也没有纺棉，或者家里养个鸡鸭什么的？
C：没有，都没有，那时候收的粮食人都不够吃的，别说养这些东西了
A：那当时土改前，家里生活力大么？
C：肯定大，关键是当时还没有什么解决途径，你就是有多的劳动力，也没有要干活的地方，你给谁干活去，再说了，当时要是给别人干活一天给一斤粮食或者二斤粮食，不要什么工钱也行，关键就是没地方干，也只能闲着
A：当时家里生活消费，花钱都花在哪些地方？
C：开销就是用粮食换东西，比如用粮食换盐，当时什么东西都是用粮食换，那时候哪有什么钱，家里能有花钱的都是条件很好的家庭，不过大部分的开销基本都是用在了吃喝日用品这些方面
A：当时土改前，家里有没有借的债？
C：借债，那时候还没怎么借过，你给谁借，都是穷家庭，借了都得还给人家
A：借过粮食没有？
C：那时生活上，吃不上粮食就吃菜，不记得借过粮食，另外还是那句话，穷家庭，人家都不敢借给你，都怕你还不起
A：当时家里有多少亩地？
B：这么一大家子就只有那三亩地
A：那这三亩地是怎么来的？
C：就是一辈辈传下来的老地，传到了我们这
A：当时地里主要是种什么作物？
C：那时候反正没有种玉米的，因为那个年代玉米还是一种稀奇植物，就是种高粱，大豆，小麦，谷子，红芋这些作物
A：您记得当时种这些作物，一年亩产能有多少斤？
C：那时候小麦的话也就是一百多斤，反正一百五六十斤很难见到，可以说几乎是都见不到，大部分也就是一百二十斤麦
A：那大豆和高粱呢？
C：大豆更少，见不到一百斤，产量低狠了
A：当时就自家的三亩地，产的这些粮食，能吃多长时间？
C：一年的粮食，咋说，你要吃，几个月就吃完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吃完了就吃树叶、树皮，你算算吧，粮食大豆小麦，一年就算1000斤好不，况且还收不了这么多，我们家里七口人，这样一人才合150斤，365天，一天才能有多少粮食吃，反正多少的一年就这些粮食，又没有其他的来源，不过当时中农户生活还好点，他们基本够吃的。
A：当时土改前交税您还记得吗？
C：记得
A：您记得交多少吗？
B：具体的数我是记不清了，但是交的并不多
A：交钱还是交粮食？
B：交粮食，当时哪有钱可交
A：当时交是送过去还是有人过来收？
B：送过去
A：送到村里还是送哪儿？
B：那时候交不了几斤，各村里都有仓库，送到村里仓库就行了
C：解放前也交不了几斤，当时是都来要，一亩地也就是五斤，只不过不是给一个队伍，有时游击队过来给你要几斤，国民党也过来要几斤。
A：当时家里租过别人的地种吗？
C：租，我记得租过
B：就租过一回
A：当时还记得租的那一家的吗？
B：租的谁的我记不太清了
A：爷爷您还记得租过多少吗？
B：租了也就两三亩地
A：那当时租地时有没有请中间人？
B：没有，直接就是家里找的那人
A：那双方有没有写契约或者什么凭证一些东西？
B：当时有立的字据，字据上写的很清楚
A：当时地租是怎么算的？交多少租子
B：这个我就不记得了
C：租金就是给他粮食，都是双方商量好的，按年交，打个比方每年给他100斤，其他剩下的都是你的，自己留着吃就行了
A：当时怎么交？是送过去还是过来收？
B：不记得怎么给的了
C：我记得是送，有时候佃主还催，该交粮食了，一到收粮食的时候就上门来催你赶快交
A：那租地的时候，租期一般是多长？
B：租期一般没明确写，就是按年交给他地租就行了
A：当时租地都种什么作物？
B：高粱、大豆、小麦、谷子、红芋、这些
A：那一年能收多少？够吃吗？
C：收不了多少，产量太低了，没农药没化肥，剩下的也是不够一家人吃的
A：遇到灾荒的时候，佃主会给见租吗？
C：能减，但是也减不了太多
A：减的租，等丰年的时候还用不用再补给他？
C：我不记得补，就是一次交一次的，减免得那点也没有补过，丰收的年份也没有多交
A：当时家里有养牛，马，骡子，驴这种牲口没有？
C：没有，当时那个条件，人都养不起，别说养驴了，牛了，有点钱的家里才会有这些牲口，那个你上午去的杜心德家，他家这样的有
A：对，杜爷爷家里有个牛。那当时农忙的时候，怎么解决牲口问题？
C：全靠人力干，挖、刨地，就那点地，自己家的劳动力也忙过来了，不用什么牲口
A：当时家里有犁、耙、车这种农具吗？
B：没有，中农家里才有
C：就是抓钩子耧[footnoteRef:4]，铁锨挖 [4:  ：一种农具，指钉耙] 

A：不借别人的这些农具？
B：不借，借了真用坏了又赔不起，家里穷人家也不敢借给你东西，就用这些家里简单的农具干
A：当时农忙的时候，有没有换工？比如邻居或者亲戚互相换
C：没有，那时候还不需要，就那点地，我们家里人就干过来了
A：那有没有请过工?或者参加互助小组
C：更没有，都没有，互助小组那都是土改后了，分了点地之后才参加的
A：爷爷，咱现在说的土改前，那当时的王家，有没有族田？
C：没有，各家是各家的，王家外边也没经商的，都比较落后
A：当时租地时，和佃主的关系怎么样
C：没有来往
A：家里有红白事的时候他们会参加吗？
C没有任何关系，租他的地你交上租子就行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交往
A：灾荒的时候或者家里有困难，能从佃主或者富裕农户那得到一些救济吗？
C：不会，我们这真是绝收，一点不收粮食的时候也没有过，多少都能收点。再说本身就和他们没联系，也没找他们帮过，就是每有灾荒的时候我记得佃主给减点租子，算是帮助了，没有其他的过多牵扯。
A：土改前，您家和村里其他关系怎么样？
C：和其他家里就是邻居关系，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吵架抬杠的这种小事也有，不过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A：和村里村长、保长打过交道吗？关系怎么样?
C：村长，干部关系都可以，那时候农村干部没有贪污这一说，他们干这也没有什么待遇，就是干事的人，和他们经济上更没有什么牵扯，不用给他们送礼，也不用请他们的客，他们当然也不图这些人什么好处。
A：土改前，村里普通家庭和富裕的生活上差距大吗？
C：这个差距大了，他们地多，不过这个村里，很多“破落地主”，破落的早家里啥都没有了，就是破产了，有的大户还不如你杜爷爷这种一般家庭过得好。
A：当时和宗族成员关系怎么样？
C：一般，都穷。
A：有灾荒或者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从宗族哪里得到救济？
C：没有，都是穷人老百姓，没有宗族观念，没要过救济。
A：当时家里有没有想过再多买点地？
C：想是想过，关键是家里没钱啊，买断你得有钱，卖土地的人和家庭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才会卖，一般都不愿意卖自己的地。
A：当时您怎么看待地主或者大户？家里有这么多地
C：那时候都是老百姓，这些事也不懂得，什么叫剥削，都不大理解，也不懂政治，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看法。
A：感觉公平吗？
C：没有感觉什么公平不公平，那时候也不懂政策，什么剥削不剥削的，大家都是为了生存下去，有去给他们干活的叫做“二八[footnoteRef:5]”，就是一亩地你从头管到尾，给他锄地什么的，一亩地如果收一百斤他给你二十斤，所以都说二八二八。 [5:  指在地主家打工的农民，与地主二八分成，所以称为二八] 

A：您怎么看待没有土地的农民？
B：也没有什么看法，都一样，生活条件都差不多，都是吃不上饭。
A：租别人的地耕种，有没有感觉低人一等？
C：是，肯定低，我从心里就感觉到了。
A：爷爷，当时您听到土改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吗？
C：土改当时有担心，就说给了你几亩地，万一八路再走了呢，八路走了，这边地再要回去，就弄矛盾。张庄就有例子，因为之前45年的时候，当时八路在，还有抗联的，开斗争会，斗争会的人有的把地主斗的狠，还揍，后来八路一北撤，当时国家的形势也不太好，接着都把这些斗争会的活埋了，张庄你看姓钱的都被埋了，当时枪杀了多少人。
A：当时您对党和国家有什么认识？
C：当时有认识也很肤浅，当时分土地肯定好，觉着党好，但是当时还都叫八路，就说八路能一直在这个地方吗？八路一走，人家就把地要回去，然后就结下梁子了，我们附近的张庄就是因为这杀了三个人。
A：您还记得是哪一年工作土改队来的村里吗？
B：当时心常的村长，应该是49年来的，区里过来的。
A：当时有没有开大会宣传土改政策
B：肯定开了啊
A：当时会议参加的人多吗
C：多，一听说，村里的人都去了，老百姓都积极
A：当时您参加的时候有没有上台发言
B：没有，俺俩当时都小
A：宣传的政策您能不能听明白
B：肯定讲政策，都听懂了，就是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给我们贫农雇农种。
A：当时土改队有没有到家里访贫问苦，到家里了解情况？
C：那时候干部都很朴素，我不记得他们来家里问过情况。
A：您当时知道不知道贫农和雇农串联这个事，参加了吗？
C：那时候没有，还不讲联合来，就是贫下中农为主，当时有顺口溜说“贫下中农一条心，团结起来在一起”。其他的串联不记得有。
A：土改的时候您是土改积极分子吗？
B：是啊，家里地这么少，肯定积极啊。
C：那时候我们这种家庭和地主是阶级上的问题，贫下中农都是共产党最可靠的，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是打击的对象，当时了解政策，积极支持分地，就成了这个土改积极分子。
A：当时村里有没有成立贫农团或者农会？
B：有农会。
A：当时怎么成立的还记得吗？
B：具体我记不清楚了，大概就是工作队牵头，谁愿意参加就参加了，报名就行
A：那当时您是农会成员吗?
B：是的，我当时报名参加了。
A：当时参加农会有什么条件吗？
B：至少你得是贫农或者雇农，地主和富农肯定是不行。
A：爷爷当时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是怎么开展工作？
B：当时是村里民兵，搞治安，具体开展的不记得了，就是开会和巡逻。
A：爷爷还记得的农会的组织构成是什么样的？
B：不记得了，脑子有点混，都过去多少年了。
A：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您被划得什么成分？和家里其他人都一样吗？
B：我是被划分的贫农。
C：当时一家人都是贫农，而且从现在这个住的地方向东，都是划的贫农这一片，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是贫农。
A：当时划成贫农，您还记得根据什么定的吗？
B：家里地少，家里实际情况也不行，又没有剥削。
A：当时认同给自己划得贫农身份吗？
C：肯定认同啊。
A：家里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B：没有，能有什么意见。
A：当时村里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C：当时地主是看剥削量，有领头干活的，有二八，富农的剥削量就是比地主少一点，中农就是自给自足，只要能自给自足的就是中农，贫农是家里有点地，但是不多，雇农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有个人。
A：当时这个是工作队划得还是村里划得？
C：工作队划得，当时开大会，老百姓提供资料，主要就是看家里有多少地。
A：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就评成地主？
C：数我就不记得了，当时按照政策，有具体问题，分的很细，肯定是不能乱画，不能根据一句话就给你划了，地主就是按照他们的剥削量，都有剥削量，家里还有雇工。
A：当时咱们本姓有没有划成地主成分的？
C：没有，都是贫农，咱们村里有三大姓，就姓杜的地主多，而我们队里没有地主，大部分都是杂姓。
A：爷爷，您记得当时村里划成分后，基本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中农，多少地主这些？
C：地主不少，杜家就得有十四五家，能占百分之七八，贫农、雇农最多，富农就一户，中农我就不记得了。
A：划了成分后有没有对外公布，就是出榜了没有？
B：张了，就是贴出来的。
C：当时肯定得公示啊。
A：张了几次榜还记得吗？
B：几次我不记得了，应该就是一次，后来也没说有改的。
A：爷爷，我再了解下当时斗地主的时候，当时村里批斗过地主吗？
C：是批斗过。
A：批斗过多少次还记得吗？
C：多少次我不记得了，但也不是经常斗。
A：被批斗的地主有多少个还记得吗？
B：那不好说了，提出来阶级斗争以后才斗的。
A：当时有没有开诉苦大会，公审大会这些？
B：有，开大会斗地主。
A：斗地主的过程您还记得吗？
B：我记得没搭台子，就是让他们上去，跪着。
A：有没有给地主算剥削账？
B：算过账。
A：爷爷还记得当时剥削量怎么算的吗？
B：就是看他们家里有多少长工，短工的。
A：那当时斗地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或者骂过他们
B：打过，我记得打过一回。
C：不打不能泄恨，都打。
A：当时您参加揭发地主的罪行了吗？
B：参加了，肯定参加，贫农都参加，说当时怎么剥削的我，租地让我交多少，怎么催的我交租。
A：当时有没有人公开给地主说好话？
B：没有，当时都斗，没有人替他们说话。
A：那私下来有没有同情他们的？
B：也没有，也不敢同情他们啊。
A：当时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了吗，怎么没收的？
B：给他说一声，让他收拾收拾家里的东西，然后就把房子没收了，地也是给他说一声就给他分给贫农了。
A：分的时候是工作队牵头还是农会？
B：农会分的。
A：分的时候您有没有跟着工作队去分，或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
B：参与了，就是去查他们家有多少东西，多少地。
A：当时有没有地主不配合？
B：也有不配合的。
A：那怎么处理的？
B：不配合也是给他分了，都是强制执行的，很多房子都当仓库了。
A：当时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B：有通知，分给谁多少多少，都有写的。
A：分的土地每人多少？
B：这个不记得了。
A：具体分配流程呢？
B：开大会分的，定给那一家分配多少，自己记着就行了，分给贫农和雇农，不给中农分。
A：当时分给您家多少亩还记得吗？有多少好田多少差田。
B：这些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分之前家里三亩地。
A：那当时分到全村各户的土地一样多吗？
B：根据你的地多少，地多了就少分点，地少就多分点，也考虑当时家里人口的问题了。
A：当时不同成分之间，分到的土地有没有什么差异？
C：没有，没什么差异，都是按地和按人来分的。
A：当时家里有没有分到牛、马这些牲口一类的？
B：没有。
A：有没有分过农具？
B：也分点，家里分了一个犁一个耙。
A：当时对分到的财产和土地满意吗？
B：当时分的时候肯定高兴。
A：分到的土地和财产时本姓族人的吗？
B：不是，咱这边都是贫农，没有地主。
A：那有没有分到的房屋或者水塘？
B：水塘没有，当时屋分了，但是没住进去，都当仓库了。
A：是咱们自己家当的仓库还是？
B：国家征收了，当的仓库放东西。
A：当时整个家族有没有族田或者族屋，就是家族财产分配？
B：没有，家族里各家是各家的。
A：当时有没有祠堂？
B：没有，都没有。
A：分配土地时，有没有组织集体看田、量地？
B：没有，就开个会，给你说分的那一块是你的，你直接去种就可以了。
A：当时分配的时候，干部有没有不公平的举动？
C;没有，村干部很公正。
A：那当时分配土地或者财产的时候，有没有争执?
B：没有，大家都同意，毕竟你原来没有土地或者很少，现在给你分了一点。
A：爷爷您还记得村里土改是哪一年结束的吗？
B：到52年就结束了。
A：后来有没有复查？
B：有，就是52年复查的
A：当时复查时，有没有清理出来的漏网地主？
B：没有漏网的。
A：那当时有没有再改成分的？比如中农这些？
B：没有改的。
A：当时有没有发放土地证？
B：发过土地证，上面都写的很清楚，多少土地，具体在哪儿。
A：爷爷您还记得有没有查田定产这一事？
B：哪一年我忘了，怎么定的也记不住了，但是当时有这个事。
A：当时土改完了，定没定向国家交公粮的标准？
B：交，肯定交公粮，一亩地也就是20多斤。
A：那当时分到的地加上原来的三亩地，感觉交公粮的负担大吗？
B：不大，要的不多。
C：对负担不大，公粮交的少的很。
A：爷爷还记得土改后家里地比原来多了多少亩？
B：应该是又多了三亩。
A：当时土改后这些土地够一家人生活吗？
C：三亩地的时候也能活，多上两三亩也差不多，但是有改善，生活改善了一点，比原来好点。
A：土改后主要种什么？
B：和原来一样，还是小麦、高粱、大豆。
A：产量呢？有没有比土改前增加？
B：产量上提高了点，能达到150斤了，那时候最好的地能收二三百斤，整体上讲产量是高了。
A：土改后家里的劳动力够用吗？
C：够用,七亩八亩一个劳动力就干过来了，那时候不发达，没这么多活，劳动力都在家里没有事，就种地。
A：那当时有没有加入农户类似互助小组之类的组织？
B：有，就是初级社前面一段参加的。
A：那当时是和那些人互助？
B：中贫农啊，大部分就是附近的人。
A：当时是临时还是长期的？
C：都是临时自发的，互相帮助，在一块干活，上边提倡。
A：当时农业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C：就是机械化落后，都是土工具，全靠人工，也没有电，都是靠天吃饭。
A：一年的收成要交多少？
B：交多少不记得。
A：当时交什么粮食？
B：种一季交一季，种什么粮食就交什么。
A：怎么交？交到哪儿？
B：村里有仓库，大家都交了仓库去。
A：这个一年自己的收成能剩多少？够吃的吗？
B：剩下多少不好说了，也没有什么够吃不够吃，原来三亩地也一样过来了，地多点也是一样吃。
A：那土改后，种地的热情是不是比原来更高了？
C：积极性肯定是提高了，分了土地，就解放生产力了，都是人掌握的，积极性上来，就创造财富了。
A：土改后，除了种家里的这些地，有没有租别人的种？
C：没再租，当时差不多就够自己家里人生活的了。
A：当时家里有没有买卖土地？
C：没有，当时分完了地，哪有卖的。
A：土改后，家里生活有哪些变化没有？
C：生活是比以前好了，土地分了有粮食了，原来三亩地，现在都有五亩地六亩地了。
A：生活压力大吗？
C：比原来有改善，但是也只能说比较好，和现在比是够痛苦的了，原来大米都没见过。
A：主要压力是来源于什么方面？
C：就是比原来好。
A：土改后，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大吗？
C：生活差距缩小了，无论是地主中农、贫农生活差距小了。
A：当时发财致富的信心是不是比以前更足了。
C：热情是比原来高了，毕竟土地多了啊。
A：当时种地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就是做没做什么小买卖？
C：没有，那时候也没有工厂，没商店，就是靠这点地。
A：土改后，您感觉在村里的身份地位如何？和土改前相比
C：地位改善了，因为生活差距小了，富的比我富不了多少，穷的也比我穷不了多少，做人的形象是比原来高大多了，因为大家都是大差不差的。
A：那爷爷您和村里其他农民关系怎么样？
C：没什么，感觉和原来都一样。
A：那您和划成地主、富农的关系呢？
C：对于地主、富农，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上，是斗争关系，也不敢和他们有什么接触，家里评了地主，家里的孩子不能当兵，不能提干，不能升学，他们基本没什么社会地位了。
A：土改后，您感觉村民之间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
C：没有，都是邻居。
A：普通的村民会根据一个人所划得成分决定关系的远近吗？
C：会，都是斗争关系，地主、富农不愿意给你打交道，你也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远离他们，还是贫下中农一条心。
A：当时土改后家里和村干部关系如何？
C：一般还是。
A：那和咱们这个家族成员的关系呢？
C：没啥矛盾，还是就抬抬杠，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我们这个庄也没有什么家族矛盾，家族斗争。
A：爷爷，土改后村里的风气和土改前有什么变化？
C：这个村里一直团结都挺好，这个风气一直没变。
A：当时土改后，有的地多了，心情如何？
C：高兴，有热情种了。
A：土改后，有没有听到国民党反攻这个事？您是怎么看待的？
C：听过，紧张了一年，但是老百姓都不信他能打过来，他没有这个力量，怎么能打过来。
A：爷爷，土改后，您对大家每人都有一样多的土地有什么看法？
C：生活差距小了，老百姓对这个是拥护的，看站在那个角度上，孙中山先生都提倡三民主义，咱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体制就是这样。
A：那当时您对土改时分地和后来土地承包，就是分田单干的时候感觉一样吗？
C：不一样，说实话，一比我觉着土改的时候不怎么样，上层建筑能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就关系到你这个上层建筑能不能迎合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迎合就是正确的，否者就是错误的，你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的进步，分田单干的时候，土地一分下去了，老百姓不用你管，不用你问，自己就去干了，后来一亩地都千把斤麦，这个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比较正确的，确确实实正确，包产到户了，自己做的井井有条，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就好比你去工厂打工去，如果是国家的，你干多少都一样，但是如果是个私人的厂子，你就是丢个火柴棒都不愿意,最后还是私人的厂子成功。
A：那土改后，咱这个家族的关系还重要吗？
C：没什么感觉，之间也不讲什么家族观念。
A：那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划成地主富农的地位高一些？
C：差不多，自己的做人形象是比原来高了。
A：爷爷您土改后有没有感觉同一阶级的农民是一家人？
C：还是贫下中农一条心，一家人。
A：土改后，您有没有参加咱们村里修水利或者修路这些活动?	
C：记得有打机井，当时都去干活来，机井浇地，解决了很多问题。
A：土改后，您对党和政府有没有什么看法？
C：那时候对政府是很相信的，但是后来58年的时候刮共产主义风，有点破坏生产力,59年饿死很多人，那不是解放生产力了，是破坏生产力，当时57年还是很好的。
A：爷爷，土改后您之间有关土改的疑惑有没有解决？
C：没有什么疑惑，就一开始有的人分地还不敢要，怕闹矛盾，后来时间一长，也都要了。
A：土改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C：没什么深的印象，就是拥护土改，把土地分给你，解决吃饭问题
A：您对咱政府做土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呢？
C：是好事，把地分给贫农，生活差距小了.
A：爷爷您还记得土改后多长时间开始的互助组？
C：土改后没多久就开始互组组了。
A：那您记得互助组搞了多久吗？
C：没多少时间，搞了一年多两年的就散了，到56年的时候就是合作化了，土地都收上去就归公了，顶多有两年。
A：什么时候搞初级社？
C：初级社是54年和55年，56年合作化就是高级社了.
A：爷爷，后来高级社的时候，您是自愿将土地和农具、牲口交给集体的吗？
C：你不愿意交，给你做工作你也得交，地都没了，你留着也没用了，不交也得交。
A：您觉着是土地自己耕种效率高还是集体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C：入社不有利于农业发展，咱们产权制度改革，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还是自己种效率高.
A：那咱们这土改后又入社了，土地又都上交集体了，爷爷有没有觉着这次土改白搞了？
C：有点这个感觉，毕竟原来家里土地这么少，生活条件差，好不容易分了点土地，生活刚开始要改善，就又把地都交上去了，多少是有点失落，但是毕竟都是共产党分给我们的，再交上去也对。
A：爷爷我还得问您几个问题
B：行.
A：请问您的祖籍是哪儿？
B：我们家祖籍是山西，但是很早就搬迁到这高楼村了.
A：爷爷现在家里几口人？
B：我三个孩子，大儿在徐州当医生，老二在家务农，老三在东北打工，在木工厂干木工。
A：爷爷您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
B：我还行，就是腿脚不方便，大多时间要靠轮椅活动。
C：我身体挺好，没什么毛病。
A：爷爷是党员吗？
B：是，老党员了，我52年入党
A：那教育程度呢？
B：我没上过学。
A：那现在经济状况在村里能处于什么位置？
B：一般。
A：那您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
B：一是国家养老，还有孩子给我点钱。
A：您是33年出生，一直到在家里干劳力？
B：我51年干的村里民兵，56年当民兵营长，后来又在乡里干过团支部书记，后来就回家了。
A：爷爷现在家里还有土地吗？
B：没地了，就老二家还种点。
A：好的，爷爷，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您！











三、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王广云，生于1933年，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孙楼街道高楼村，土改前我家有一个祖母、父母、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中一共有7口人。祖母，父母是哪一年出生不记得了，我大妹是35年出生，弟弟是37年出生，小妹是46年出生，我小时一直在家跟着父母干农活，也没上过学。
（2）劳动力情况
土改前虽然家里有七口人，但是祖母年龄大了，我的弟弟妹妹年纪又小，家里算是只有父母和我三个劳动力，两男一女，当然父亲和母亲是主要劳动力，我也是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农活，全家都靠种地为生。因为家里地很少，只有三亩地，所有农忙时家里劳动力够用，也不用请别人帮忙。
（3）负担情况
当时家里祖母年纪大了，不能干什么活，但是家里地少，要养七口人，粮食都不够吃的，都吃榆树叶、桑叶这些东西。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我的大妹、弟弟还要上学，负担还是很重的，生活水平很低。
2、土改前家庭经济情况
（1）经济状况
土改前我家就靠种地为生，我也是就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那时候没有工厂，也没办法打工，地主家有雇人的，但是本村的人都去了，我也排不上，再说了我们这破烂地主也多，大多都是不务正业，抽大烟赌博，慢慢的都没落了，没什么家产，也不招工，这样我更没有地方干活挣粮食。土改前我家的收入来源就是靠种地，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在整个村里处于较差水平，较为困难。
（2）生活来源
当时我家里除了种地之外，没有做什么小买卖，也没有去帮别人干活，主要是地主家大部分都是破烂地主，不怎么招工了，家里也没有什么手工业做，因为地是在太少了，收的粮食人都养不起，也没有养鸡鸭牛这些家禽牲口。
（3）生活压力
生活开销主要就是吃喝还有日用品，当时也没钱花，开销上都是用粮食换，没有什么先进刻画，就是用粮食换盐、日用品等等，以前也没有什么其他大的开支。因为地少，三亩地一年才收三百多斤麦，都不够几口人吃的，另外还没有地方打工，因为家里太穷了，也没人愿意借给你债，借了还都要还，怕你还不起，家里没粮食的时候，就吃榆树叶、桑叶这些东西，凑合着过，家里的生活压力是很大的。
3、土改前土地经营情况
（1）自有土地
土改前，我家里有三亩土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地，陵地，地里主要是种高粱，大豆，小麦，谷子，红芋，那时候还没有种玉米，因为没有玉米，当时玉米还是稀奇作物，种麦亩产也就是一百多斤，一百五六十斤都达不到，也就是一百二十斤麦，大豆更少，一亩地产不了一百斤。
自己家里这三亩地收的粮食，几个月就吃完了，大豆小麦什么的，家里七口人，这样一人每天也就三两粮食，不够吃的就吃树叶，当菜吃。种地肯定交税，交多少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交的都是粮食，村里就有仓库，上面让交了，直接把粮食交到村里的仓库就行了。只不过解放前的时候比较乱，虽然一亩地就交五斤，但是国民党也过来收，八路的游击队队伍也来要，要交好多次粮食。
（2）租佃情况
我家里当时租过地，不过就租了一回，一共租了有两三亩地，租地的的时候直接找的佃主，没有具体的租期，按年交租就可以，但是有立的字据，上面写的很清楚，多少亩地，多少地租，但是交多少租子记不清楚了，就是交粮食，数量都是双方商量的，按年交，打个比方每年一亩地他要100斤，剩下的都是你的，自己家留下吃就可以了，交租是送过去，当时一到收的时候，佃主就会来催交租，遇道灾荒也能减租，但是减不了多少，等丰年的时候也不用补。当时租的地也是种高粱，大豆，小麦，谷子，红芋，交租后剩的粮食，也不够家里人吃的。
（3）牲畜和农具
土改前我家里没有牛、马、骡子这些牲口，当时那个条件，人都养不起，别说养驴了，牛了，有点钱的家里才会有这些牲口，因为地很少，自己家劳动力都能干的过来，农忙的时候也不用借牲口，就全靠人口锄地、松土这些。农具也只有简单的铁锨、铁钩子，也没有借过别人家的农具，一是借了用坏了我们赔不起，二是人家知道你的家庭情况太差，也不敢借给你，所以都是用的自己家里的简单农具。
（4）生产合作
我家在生产中也没有和人换工的情况，家里一共就三亩地，有三个劳动力，完全干的过来，更不用说请工这些事了。至于互组小组也没参加，因为是土改后分了地，才参加了互组小组。
（5）族田（村田或公田）
当时没有村田或者族田这些东西，尤其是我们王家，都是贫农，也没有家族观念，都是各家是各家的，没什么牵扯，而且家里也没有经商的人，是非常落后的。
4、土改前社会交往情况
（1）租佃关系
土改之前，我家和佃主的关系没有什么，因为没有什么来往，就每年你租了他的地，到时候交上租子就行了，丰年过节也不会给佃主送礼、拜年，也不用帮他家干什么活，没有什么争执。至于我家的红白喜事，佃主不来参加，佃主家的红白喜事，我家也不会去参加，根本没有什么牵扯。真正的绝收那种灾荒，就是一点不收的那种情况，我们这没有过，多少都能收点，有时候收的差的时候，佃主给减点租子就算是对我们的帮助了。
（2）农户关系
土改之前我家与村里其他农户就是邻居关系，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小事没有，平时也有吵架、抬杠这种，都是无所谓的小事了，和家庭比较富裕的也没有什么联系。至于和村长、保长这些干部，因为那时候，农村的干部没有贪污，他们也没有什么待遇，就是干事，我家和他们经济上没有什么牵扯，平时不用给他们送礼，也不用请他们吃饭，这些村干部他们也不图我家里的什么好处。
村里的富裕农户和普通农户家庭生活差距很大，因为富裕家庭家里地多，粮食多，能吃上饭，但是我们村破落的地主很多，家里实际上没有什么财产和土地了，还不如杜心德这样的一般家庭过得好。
（3）宗族关系
土改之前，我家与宗族成员的关系都是一般，因为家族里的人都穷，也没有什么经商的人，没什么宗族观念，而且平时交往也不多，你耕你的地，我耕我的地，就是各人是各人的，遇到灾荒或者困难时候，也没有要过救济，因为都知道大家没有什么东西。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1）对土地的愿望
土改前，肯定是想买点地，关键是没有钱，买断别人的土地需要钱，但是一般卖土地的人，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一般都不会卖地。
（2）对土地看法
那时候，对于那些地主、大户有那么多土地，没有什么看法，那时候都是老百姓，也不懂什么剥削，也不懂政治，都是为了生存下去，对于家里没有土地的农民也没有什么看法，但是耕种别人的地，我确实感觉低人一等。
（3）对土改的反应
当时听说土改也有担心，不过我年纪也不大，反应没这么多，当时就说真是给了几亩地，万一，八路军再走了呢，八路军一走，原来的地主再把地要回去，这样就要闹矛盾，因为之前解放的时候就有例子，45年解放的时候，当时八路和抗联的都在，开斗争会，把地主斗的狠，还揍他们，但是后来八路北撤了，国家的形势也不太好，国民党回来统治的时候，那些被斗的地主就去告状，他们又翻身了，把原来斗争会的人活埋了，张庄姓钱的就是被他们活埋了，而且枪杀了不少人。
对于党和国家也没有什么认识，就算有也很肤浅，当时听说分土地，肯定感觉共产党好，当时也都叫八路，就怕和原来一样，分了地走了，和地主结下梁子不好处理。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工作队进村
当时我们村是心常当村长，我记得是1949的年土改工作队来的村里，当时是从区里来的，但是当时土改工作队有几个人我就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从区里来的。
（2）土改宣传
当时我参加宣传土改政策的会议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老百姓都很积极参加，因为都想要地，会上就是讲土改的一些政策，我当时都听懂了，大概就是说要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我们贫农雇农。
（3）扎根串连
那时土改工作队没有到我家访贫问苦这样的事，那时候的干部也都很朴素，我也不记得当时有贫雇农串联这回事，因为那时候还不讲联合来，就是贫下中农为主，不过有顺口溜说“贫下中农一条心，团结起来在一起”，我是土改积极分子，那时和地主是阶级上的对立问题，贫下中农都是共产党最可靠的人，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是打击的对象，当时我了解政策，愿意分地，就成了土改的积极分子。
（4）成立贫农团
当时我们村里有农会，农会是土改工作队牵头成立的，自愿参加的，报名就可以成为农会成员，前提条件你得是贫农或者雇农，地主和富农肯定是不行，我当时也参加了农会，当的村里民兵，主要负责治安这些事，开会和巡逻。
2、划分阶级成分
（1）土改成分
土改的时候，我是贫农，我家的人也都被划到贫农，当时我家里地很少，只有三亩，而且生活条件差，也没有什么剥削量，我同意给我划的成分，整个家里人也没有什么意见。
（2）成分划分
当时的成分是工作队划的，有具体政策，分得也很细，不能乱划，也不可能根据一句话就给你划了成分，我们村的划分标准是：地主主要是看剥削量，看家里的雇工，比如帮忙干活的二八[footnoteRef:6]，中农就是自给自足的，自己家生产的够自己吃的，也没剥削其他人，贫农就是家里有点土地，但是不多，不够一家人生活的，至于雇农最简单了，家里什么都没有，没地没钱，就只有一个人。我们本姓的没有被划成地主的，我们这姓都是穷人，村里就姓杜的地主多，村里那时也没有把那些过世的祖宗划为地主的。 [6:  指在地主家打工的农民，与地主二八分成，所以称为二八] 

（3）划分结果
当时我们村划成分的大概情况是：地主是少部分的，不到全村的百分之十，贫农和雇农是划分的最多，富农就只划分了一户，当时划分的情况是通过张榜公布的。
3、挖苦根，斗地主
（1）挖苦根（诉苦）
当时我们村有斗过地主，但不是经常斗，斗过多少次地主就不记得了。那时候也开了诉苦大会，记得没搭台子，就是让他们上去，都跪下，也给他们算了剥削账，看家里有多少长工、短工。
（2）斗地主
斗地主的时候，我记得打过一次他们，当时都打，不打难以泄恨，那时候我也参加揭发地主的罪行了，主要都是贫农揭发的，说地主当时怎么剥削的，让我交多少租，怎么催我交租的等等，当时没有人敢公开给地主说好话的，也没有人敢暗中说地主的好话、同情地主。村里没有划的死地主，所以也就没斗过死地主这些。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1）没收土地和财产
当时是农会牵头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确定好成分以后，就到地主家通知他让他收拾一下东西，然后就分了，都是分给贫农、雇农，当时我也参与没收地主财产的工作了，都是强制执行的，也没有什么配合不配合，不过没收的地主的房子有不少都当仓库里，当时分给我家的房子又让政府征用了，给政府当了仓库。
（2）分配土地和财产
当时分的土地和财产的时候，开的大会，定那家分到多少东西，然后出了一个通知，上门写着谁家分了多少多少，都是分给的贫农、雇农，没有给中农分。分给我家了三亩地，每家分到的土地不是一样多的，他要根据你家里有多少土地了，地多了就少分点，地少就多分点，也考虑当时家里人口的问题，不同成分之间分到的土地没有什么差异。我家没有分到牛、驴、马这些牲口，但是分了一点农具，我记得是一个犁、一个耙，然后分到了几间屋，但是还没有住进去，就又被政府征用当了仓库。我们家族里都是穷人，没有什么族田，也没有族屋、祠堂，但是各家过各家的。我对分到的财产很满意，也很高兴。
（3）分配土地的过程
我们分土地的时候，没有组织大家有一起去看田、插标、立界，就是开大会，在大会上说那家分到了多少地、多少房屋，分到的地具体在哪儿，自己记住就行了，当时干部在分配财产的时候没有贪污或做出不公平行为，那时候的干部很公正的。那时候分配得很合理，大家没有争执，都对结果很满意，毕竟原来土地少或者没有土地，现在给你分了一部分。
5、土改复查
（1）土改复查
我们村的土改是1952年结束的，结束之后接着就搞土地复查。当时没有清查出来的漏网地主。也没有查出划错成分的，更没有纠正什么，当时每家每户都有发的土地证，我家也有，上面写着多少土地，土地的位置在哪儿。
（2）查田定产
当时有组织查田定产的，具体是哪一年定的我不记得了，定的量也很合理，当时要向国家交公粮的，记得是五斤一亩，因为交的很少，也没有什么压力。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1）生产情况
土改之后比土改之前我家多了大概三亩地，土改前三亩多地的时候也一样吃，现在又分了三亩，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有改善，比原来好点了。土地里还是种小麦、高粱、大豆，亩产比之前有点增加了，一般能达到150斤了，那时候最好的地能收二三百斤，整体上讲产量是高了。
（2）生产合作
土改后我家的土地一共就六亩多，家里劳动力干的过来，当时一个劳动力就能干七八亩地，而且时代不发达，没这么多活，劳动力又都在家里没有事，就种地。
土改之后我有加入互助小组，在搞初级社之前加入的，就是贫中农一起，大部分也都是附近的人，不过是临时的，上面提倡这个，大家也是自发的组合。当时机械化落后，都是用土工具干农活，又都是全靠人工，也没有电，不能浇地，没有化肥，种上几乎就不用管了，都是靠天吃饭。
（3）收成情况
当时是交公粮，种一季就交一季，交到村里就行了，村里就有仓库，种的什么就叫什么，一年下来，也没有什么够吃不够吃，因为三亩地的时候也过来了，现在虽然地多了一点，还是一样吃，只有有改善了比原来。
（4）生产热情
土改之后，我种地的积极性肯定是提高了，因为分了土地，就相当于解放生产力了，土地都是自己掌握的，积极性高，就容易创造财富了。
（5）土地买卖
当时我在土改之后没有租别人的土地耕种，因为六亩地差不多就够家里人生活的，同时也没有买卖土地，那时候分完了土地，也没有对外卖地的。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1）生活变化
土改之后，我家的生活比起以前来说变得好了一些，和现在比还是痛苦的，那时候大米都没有见过，分完地之后，最明显的就是土地多了，收的粮食够吃了，压力上比原来缓解了，有了改善。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缩也小了，无论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生活差距都变得小了，分了地后，我发家致富的信心比土改前更足了，种地的热情也高了。
（2收入变化
土改之后，我除了种地耕田之外，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家族里没有做生意的，那时候也没有工厂，打工都没有地方。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土改之后，我自己在村中的地位明显感觉改善了，因为生活差距小了，相对平均了，富的比我富不了多少，穷的也比我穷不了多少，我做人的形象就比原来高大多了。
我和村里其他村民关系没什么变化，都和原来一样，但是和地主、富农关系不好，那时候对于地主、富农，是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上的斗争关系，也不敢和他们有什么接触，家里评了地主的，家里的孩子不能当兵，不能提干，不能升学，他们基本没什么社会地位了。
土改后，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普通村民会根据一个人所划的成分来决定亲疏远近，因为和地主、富农都是斗争关系，地主、富农他们不愿意和你打交道，你也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肯定是远离他们，当时还是贫下中农一条心。
（2）村户关系
土改后，我家与村里干部的关系一般吧，和宗族成员之间没啥矛盾，可能有点小事抬抬杠，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我们这个庄也没有什么家族矛盾或家族斗争。土改之后，整个村的风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这个村一直就很团结。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1）土地观
土改之后，我拥有更多的土地了，心情好了，有热情种了。土改后，我有听说过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的传言，紧张了一年，但是老百姓都不信国民党能打过来，国民党也没有这个力量打过来。
土改之后，大家都有差不多的土地，生活差距小了，老百姓对这个是拥护的，看站在那个角度上，孙中山先生都提倡三民主义，咱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体制就是这样公平。
如果和分田单干的时候相比，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实话实说，我觉着土改的时候不怎么样，上层建筑能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就关系到你这个上层建筑能不能迎合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迎合就是正确的，否者就是错误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的进步，分田单干的时候，土地一分下去了，是真正的落实，老百姓不用你管，不用你问，自己就去干了，后来一亩地都产千把斤麦，这个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比较正确的，包产到户了，自己就做的井井有条，打个比方，你去工厂打工去，如果是国家的，你干多少都一样，但是如果是个私人的厂子，你就是丢个火柴棒老板都不愿意,最后还是私人的厂子更成功。种地也是这样，得到了真正的落实才更有干劲。
（2）人际观
土改之后，我对宗族内的关系没有什么感觉。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地位高一些，大家都是差不多，但是我感觉我做人的形象高大了。对于同一阶级的农民关系来说，还是贫下中农一条心，是一家人。
（3）社会观
土改后，我参加过兴修水利、修路之类的活动，记得打机井我去干活，因为有了机井就能浇地了，解决了很多问题。那时候对政府和党是很相信的，但是后来58年的时候刮共产主义风，有点破坏生产力,59年饿死很多人，那不是解放生产力了，是破坏生产力，57年还是很好的。
（4）土改观
我之前对土改没有什么疑问，也没有什么疑惑，就一开始的时候，有的人分地之后不敢要，怕和地主闹矛盾，第一次解放后有分地的教训，当八路斗地主分地，分完土地之后没有多久，八路军就北撤了，这一下地主就又翻身了，他们就把土改的人、斗他们的人都活埋了，当时也枪杀了很多人。不过这次土改后来时间一长，分的地大家也都要了。
土改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也没有什么，当时感觉就是拥护土改，把土地分给你了，解决了吃饭问题。
土改这个事肯定是好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农这些穷人，生活差距小了，大家也都吃上饭了。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生产资料入社
土改后没有多久就开始搞互助小组了，但是搞了没多少时间，顶多一年多两年左右的的就散了，到56年的时候就是合作化了，土地都收上去就归公了。
    我们这54年和55年是初级社，56年进入的高级社，后来把土地、农具都上交了，也没有什么自愿不自愿，就算你不愿意交，给你做工作你也得交，地都没了，感觉留着也没用了。
（2）集体化认识
我感觉入社不有利于农业发展，还是后来产权制度改革，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分店单干的时候自己种的效率高
（3）对土改的再认识
当时入社之后，对比之前土改多少有些失落，毕竟原来家里土地这么少，生活条件差，好不容易给家里分了点，生活刚开始要改善，就又把地都交上去了，但是毕竟都是共产党分给我们的，再交上去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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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621][bookmark: _Toc25746]贾汪区土地制度变革简史
贾汪区原隶属于徐州铜山县管辖，1948年11月8日，驻守贾汪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在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高举义旗，退出内战，贾汪得以解放，解放后，贾汪为铜山县第一区，1952年通山县政府迁出，成立徐州市贾汪矿区，此后又经历徐州市郊区贾汪镇、徐州市贾汪区等几次改制，直到1965年11月定名为徐州市贾汪区，贾汪区解放之后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准备工作，1950年开始展开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秋开展土改复查工作。解放后，贾汪区县土地所有制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小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6个阶段的变革。
[bookmark: _Toc23710_WPSOffice_Level1]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大纲》。7月份，中共铜山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土地改革试点工作队，在贾汪区的阎山乡（县汴塘镇的河泉村）、芦山乡（现汴塘镇的芦山村）和黑古堆乡（现江庄镇的前马、杏窝、关口、大路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10月份结束，历史三个半月。在此期间其他各项也都进行土改准备工作，整顿干部作风，扩大农协组织。童年11月上旬，铜山县召开了全县党代会，会上通过了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全县完成土地改革的工作计划。11月21日在各地开展土地改革重点实验。1951年1月20日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在中央制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斗争地主”的政策引导下，通过组织发动，为广大贫农、下中农参加农协会进行摸底排查，按照经济地位、剥削程度和土地多少划阶级定成分，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粮食、牲畜、房屋和农具五大财产，分给贫农、雇农和下中农。1951粘球，对土地改革工作进行复查，并重新划定错划、漏划的地主，复查后一共有地主363户，富农674户，中农3257户，贫农10672户，收回了部分地主及部分干部多占的土地，在查田定产的基础上，颁发了土地证，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
土地改革是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据统计，原地主、富农、中农人均占有土地分别从16.45亩、7.12亩、3.62亩下降到土改后的2.5亩，3.6亩和3亩，贫农人均占有土地从土改前的1.118亩上升到土改后的2.62亩。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
[bookmark: _Toc1691_WPSOffice_Level1]农业合作化
贾汪区于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分散、脆弱的个体农业经济很难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迅速增长的需要，农民的耕牛、农具不足，生产资金缺乏，单家独户难以抵御自然灾害。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铜山县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农业互助合作化，经历了由互助小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
1、 [bookmark: _Toc31675_WPSOffice_Level1]互助小组
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私有制的个体经济经营分散,部分农民缺少劳力、农具、资金，加上家底薄、欠债多或自然灾害等原因，有的农民开始出卖土地，农村中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农户自发组织便耕组 （或便工队）。1952年春，党和政府因势利导,引导广大农民在自愿结合的原则下，组织互助组。互助组一般由几户、十几户把牲畜、 农具、劳力组织在一起，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发展生产。生产资料私有，收获的产品归自已。这种互助组分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季节性互助组，是农忙时缺乏劳力或畜力的农户互相帮工、换工的一种临时性的劳动组织。常年性互助组，是农民常年互相帮工或换工的一种劳动组织。据统计，当时塔山、大吴两地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户数的65.4%。
2、 [bookmark: _Toc17465_WPSOffice_Level1]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互助组的发展，使农业生产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増强了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积极性。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不能有效利用生产资料，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1953年，有的农民又自发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入社社员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将私有土地交社统一安排种植，牲畜、大型农具由社租用或折价归公，种子、肥料、饲料等按亩自带，在产品分配上主要实行“土四劳六”（土地分四成，劳力分六成），或“土四五,劳五五”分红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发布后，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贾汪区范围掀起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4年，贾汪地区农业合作社陆续成立。到1955年塔山、江庄、汴塘入社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87%、60%、30.1%。在大力发展新社的同时，1955年底对老社进行整顿，制订和完善了生产计划及各项制度，使初级合作社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在农业生产上充分显示了优越性。入社社员的收益分配比单干户増加了1-3成。
3、 [bookmark: _Toc16725_WPSOffice_Level1]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7月 31日，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 报告发表后，一些条件较好的初级社开始转为高级社。1956年初,贾汪地区掀起初级社扩并为高级社的高潮。1957年初，整顿合并了一些规模小的初级社，使高级社的规模壮大，农户的入社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达98%。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户除留有少量“自留地”种蔬菜外，其余土地全部归社所有,牲畜农具等折价归公，社员参加集体劳动，产品由社统一分配，取消土地按股 分红,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男女同工同酬。另外，还将剰余劳动力和一些能工巧匠组织起来搞副业生产，増加集体收入。由于办高级社步子太快,形式单一，办得粗糙,在思想和经营管理上一度出现混乱现象，财务制度不健全，集体财产损失严重，影响社员的思想情绪，个别地方出现社员拉牛退社的情况。1957年春，根据中央的指示，对高级社 的财务管理进行了整顿，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行“三包一奖”责任制（三包:包工、包 本、包产量，一奖:超产奖励），合理调整劳动组织、耕作区划和牲畜、农具的搭配，制订和 修订了劳动定额。至此，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bookmark: _Toc7084_WPSOffice_Level1]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9月至1983年12月）：
1958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 村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要求，贾汪地区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各地相继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各公社管理委员会分别下设若干个部门，并将高级社调整为生产大队，按照“一大二公”的 要求,产权归人民公社所有，在组织上按军事化要求，以营、连、排编制，劳动力亦工亦农，劳武结合,劳动力实行统一调动，取消了高级社时的“三包一奖”制,用政治挂帅来推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生产形式实行“大兵团作战”，重大工程釆取“大会战”，其余的农副业生产皆由各生产大队负责组织安排。一时间 “大跃进”的浪潮随之掀起，“浮夸风”満天飞， 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说。“一平二 调”的共产风也随之而起。在生活上，实行 “家家无炊烟，人人吃食堂”，一度出现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现象，社员和路人随处在食堂吃饭，有的人一天吃五六次饭，哪里饭菜好 就到哪里去吃，有的人吃剩下饭菜随便丢掉，浪费严重，学生在外地上学，学费生活费由公社统一拨付。
当年秋天，由于劳动力全部调出大炼钢 铁、挖河、修路，致使成熟的庄稼不能及时收获，仅靠在家的老人、妇女收一半丢一半，造成当年丰产不丰收。1959年春天，食堂没有 了粮食，每人只发少量的原粮饭，还得排队领取，社员吃不饱只好到地里翻捡拾烂山芋、花生充饥，加之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集体经济严重削弱，大多数人吃不饱就用野菜、树叶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牲畜大批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纠“五 风”（共产风、浮夸风、行政命令风、特殊化风、踏指挥风）的指示，确认人民公社实行“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形式,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1962春进一步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做好组织领导，清理 工分、账务、现金，核实耕地面积、产量和人口、牲畜的基础上，收益分配实行少扣多分,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兼顾生产费用和社员生活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讨论确定粮食分配，在完成征购任务留足饲料、种子的前提下,然后再分社员的口粮。口粮的分配实行“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按人口分为基本口粮，占口粮的 70%-80%，并按年龄段分为：1-3岁分五至 六成;4-7岁分八成;8岁以上分十成。按劳动力所挣工分进行比例分粮为工分粮，一般占总数的20%-30%»柴草分配在留足牲畜饲料和修缮房屋用草后，实行“草随粮走” 的方法分给社员。社员分配实行一年二次分配法，每年夏收后（7月份）进行上半年分配 叫预分，秋收结束后（次年1月份）进行年终分配叫决分。这种分配形式一直延续到1979 年。
[bookmark: _Toc22354_WPSOffice_Level1]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至今）：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大泉公社等地方开始对农业进行联产计酬,对工副业实行“五定一奖罚”（五定:定质、定产、定成本、定纯收入、定报酬；一奖罚:按比例奖罚）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开。1980 年，各地生产队根据农活专业特色，成立各种专业队，如养牛专业队、植棉专业队、积肥专业队等。1981年联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适当调整定产指标，将按比例奖罚改为全奖全罚,奖金全部以现金兑现,以劳力承包土地的实行一定几年不变。1982年春，在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指引下，全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叫大包干,即将生产队的耕地按在册人口分到户,生产队的牲畜、机械、农具全部折价分给农户或变卖;种子、农药、化肥由农户自己解决，农户收的粮食除上交征购外全部归个人所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积极加强农业生产的管理,加大生产投入，当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农民收入大幅度増加，由原来的几十元増加到上百元至几百元,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1983 和1984年,中共中央又连续下发了两个1号文件，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土地承包制度实行15年不变，区内颁发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广大农民的信心更加坚定，农业投资的热情更加高涨，农民纷纷购买大、中、小型农机具，积极发展家庭副业，种植、养殖、加工、经营、运输等各业迅速发展，各种专业户不断涌现，一些家庭成为万元户。1985年后,根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农村人口的变化情况贾汪地区分别于1989年和1994年对农民承包土地进行两次 “大稳定，小调整”，并建立相应的土地流转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扩大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调动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业生产由原来的产量型向质量型、效益 型、集约型和出口创汇型发展。粮经比例由原来的倒三七逐渐向五五和四六方向发展。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多种经营的蓬勃发展，各种类型的养殖、加工、营销专业户、联合体不断涌现。农业产值、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到 2000年底，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 346.59元増长到3578.6元，増长9.3倍。全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bookmark: _Toc3715][bookmark: _Toc32149]贾汪区土改的基本流程

土改的基本流程为：贾汪区土地改革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土改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宣传发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第二步，在深入发动和调查的基础上，经过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乡农会审核批准，划定各类阶级成分；第三步，清算封建剥削行为，没收和征收封建剥削土地，把没收地主剥削所得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第四步，合理分配土地，建立乡级人民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土改复査主要工作是：调整乡级政权人员，进一步健全各种组织；检查土改政策情况，纠正错划与漏划阶级成份；丈量土地，查田定产，发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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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11][bookmark: _Toc24062]一、口述史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调研点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东下庄村
	调研员姓名
	李旻昊

	调研员单位
	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调研员联系方式
	15587399997

	受访者编号
	LMH20190509LKZ@W
	受访者姓名
	刘克章

	受访者性别
	男
	首次采访
时间
	20190509
	首访时受访者年龄
	90

	受访者成分
	贫农
	土改时是否是土改干部或
土改工作队员
	是
	是否
党员
	是

	干部
经历
	有
	曾担任的干部具体职务
	塔山乡书记、镇长

	现家庭人口
	6
	现承包地
面积（亩）
	0
	现林地
面积（亩）
	0
	现水塘
面积（亩）
	0

	受访者
基本情况
	刘克章老人1929年出生，祖籍为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父母一辈逃荒至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后一直居住于此，土改时家中五口人，父母以及两个妹妹，本人十八岁时入团，二十岁时入党，一直为农村户口，主要靠务农为生，曾任塔山乡邮电局局长，东下庄村村支书、塔山镇书记、镇长等职务，后卸任回家。老人现在的家庭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但是已有两个女儿去世，现在与老伴、儿孙居住在塔山镇夏庄村，但是年事已高，下肢瘫痪，头脑有时不清，基本就是在家休养。老人的家庭很和睦，子女孝顺，儿孙满堂。生活来源主要是靠1000元的退休金以及土地流转租金生活。

	受访者
职业简历或
个人经历
	老人刘克章老人1929年出生，祖籍为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父母一辈逃荒至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后一直居住于此。老人十八岁时入团，二十岁时入党，一直为农村户口，主要靠务农为生，曾任塔山乡邮电局局长，东下庄村村支书、塔山镇书记、镇长等职务，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具体任职时间已无法回忆，后卸任回家。

	受访者
所在社区基本情况

	塔山镇位于贾汪区东部京杭大运河畔，镇政府驻地夏庄村，距徐州市区48公里。东与耿集接壤，南与铜山大许为邻，西连紫庄，北隔京杭大运河与贾汪、汴塘两镇相望。塔山镇主要种植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等作物。其中小麦面积3万余亩，是苏北有名的农业大镇，无公害优质稻米，蔬菜、莲藕种植基地，徐州市吨粮乡镇，江苏省科技先进乡镇，全国农田林网先进单位。1952年建塔山乡，1958年改公社，1983年复乡，1994年由铜山县划归贾汪区。2000年，塔山乡被撤销，设立塔山镇，同时代管乡级行政区耿集街道。2010年，贾汪区人民政府撤销耿集街道，设立乡镇级耿集地区，由贾汪区人民政府直接对耿集地区进行管辖，同时废止塔山镇托管乡镇级行政区的权力。塔山镇下辖11个行政村。
东下庄村位于贾汪区塔山镇政府驻地，东靠252省道，南邻311国道，北依京杭运河，交通便利。下辖2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可耕地面积2248亩，常住人口640户、2536人，党员66人。全村现有低收入农户138户、357人，其中低保户13户、35人，五保户6人，一般贫困户119户、316人，低收入农户中已脱贫47户、126人，未脱贫76户、178人，返贫15户、53人。2017年家庭人均收入8600。





二、口述史访谈全文整理
被访谈者简介：
姓    名：刘克章
年    龄：90岁（1929年出生）  
访谈时间：2018年5月9日
土地情况：土改前家中无土地，属于无地农民
备    注：因刘克章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有些退化，口齿不清，很多问题由其妻子代述，虽有些问题老人和妻子回答的不一致，但是经过求证，均改为统一口径。
A=李旻昊  B=刘克章  C=刘克章妻子  D=刘克章孙子（村支书）
A：爷爷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研员李旻昊，您叫我小李就行，经杨杰介绍过来拜访您，想了解以前50年代土改的一些事情。
B：好的，土地改革是吧？
A：是的，195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土改的时候。
B：哦，那时候我还记得一些事。
A：爷爷，我先了解一下当时您的家庭情况，土改时家里有几口人？
B：那时候六口人把我记得。
C:那时候他家是逃荒来到这边的，要饭到这就不走了，扎下根了，就在这边生存了，当时要饭都要不上吃的。
A:奶奶您当时是爷爷家逃荒到这儿之后嫁过来的还是在这稳定之前嫁的？
C:逃了这儿稳定后我才来的，那时候嫁到这边还不兴登记这些事，我来到的时候家里人少。
A：那六口人分别是？
C：俺俩、他父母，还有他两个妹妹。
D:当时我大姑奶奶和二姑奶奶跟来了，三姑奶奶应该没跟过来，不在这边生活，留在老家滕县那边，就是现在的滕州地区。
C:对，当时你三姑奶奶还很小，不在这。
A：爷爷还记得当时家里人都多大年龄吗？
B：记不了了，时间过去的太久了。
A：那时候这几口人家里都从事什么职业？
C：他家都是要饭过来的，哪有什么工作，家里出去要饭，有时候拉着茶炉子在街上卖茶。
A：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务农？
C:务农也没有，他家是逃荒来的，哪有地，就是要饭和帮人家家里干点活，也租有租的别人的地种。
A：当时家里有几个劳动力？
B：五个。
A:两男三女吗？
B：是的。
A:当时家里劳动力够用吗？种的过来吗
C：够，地都没有，哪能用这么多人。
A：当时家里有什么负担么？比如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
C：没有，都很健康。
A：当时家庭负担重吗？
C：负担怎么能不重，是逃荒来的，饭都吃不上了。
A：土改前您是做什么？
B：就是在家务农，租点别人的地种，然后推着茶炉在街上卖点茶帮助父母补贴家用。
A：当时家里靠什么收入来源？
C：哪有什么东西，种点别人的地，然后就是卖茶，拉着一个风箱，有柴火炉子在上面，在要点饭，那时候他才十八岁。
A：家里经济状况怎么样？在村里处于什么位置？
C：，那时候穷，几乎最差了在村里。
A：有没有在外面揽个活或者做点小买卖？
C：就是推着小车卖茶啊
A：当时有没有给别人家干活？就是有招工的那种农户
C：有，他去过我记得，劳动强度挺大，而且生活状况不好。
A：还记得是在谁家干的活吗？
C：名字都不记得了。
A:那当时的工钱怎么结算的？给钱还是粮食。
C:就是给粮食，不给钱，他这些事都记得，就是年纪大了，有点脑子浑。
B:粮食给多少不记得了，肯定是给。
A：家里没有纺棉，或者家里养个鸡鸭什么的？
C：没有，除了种地就是卖点茶
A：当时卖茶能收入多少？
C：那时候卖一壶才2分钱，挣不多。
A: 那当时土改前，家里生活力大么？
C: 肯定大，逃荒来的，家里没有地，卖茶之外还要饭，那时候可可怜了，吃都吃不上，难为极了吃住
A：当时家里生活消费，花钱都花在哪些地方？
C：基本都是用在了吃喝日用品这些上，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A：当时土改前，家里有没有借的债？
C：借过，要不怎么办，借人家的少，得还人家的多。
A：那记得借的是钱还是粮食吗？
C：那时候穷，都不敢借，你借了还不起人家的，就是借点粮食。
A:当时借的少还的多，您还记得利息怎么算的吗？
C:那时候借一斗得还人家三斗。
A:还将近三倍吗？
C:昂，不然人家不给你。
A:这个记得时候有没有约定的时间？是半年还还是什么？
C：他这个是好比你今年借的明年收了新粮食，你晒干还给人家，湿的粮食人家都不要。
A：当时家里为什么没有地？
C：就是逃荒来的,没有地，你像我们外地来的，哪有什么地，只有后来土改的时候才分点地。
A;当时租别人的土地了没？
B:租了，两三亩地租了。
A;当时租的谁的土地？为什么租他的？
C:那时候俺娘在外边割苇子，租的张克龙的，因为他有钱，地也多，都是租的他的。
A:当时租地有没有请中间人？
B:没有中间人，就是口头定的。
A:没有立字据或者契约吗？
B：没有，就是口头定的，你都有户，你也跑不了，你租多少地，到时候你给人家东西就行了。
A:那地租是怎么定的？
B:双方商量的地租。
C:他这都是事先说好的，好比这一亩地能收一千斤粮食，他要五百斤，就得给五百斤，如果这亩地产六百斤，人家还是要五百斤，你得把他的给够，剩下的才是自己家里的，种好了剩的多，种差了你都不够交的。
A：地租是交粮食吗？
C:对，都是交粮食。
A:当时是怎么交的？
C:给人家送过去，送到家里，而且张克龙家有几个媳妇，你给他送过去，他都摸摸粮食，看你晒得干不干，看见不好的，不干的他都不要，就要好的，干净的，脏的都不要。
A:什么时候交呢？
C:你收了就交。
A:如果交不起怎么办？
C:这次就交不起就欠着，然后给你加利息,交不起你相当于你再借他的，再定好什么时候还，他再给你加，你再借，就这样一点点的往下滚，越来越多。
A:那当时租期一般是多少时间？
C:都是按年租的。
A:如果不种了，能不能退租？
C:你不种了要提前说，你得把他的交够了才行。
A:要是遇到灾荒了，给不给减租？
C:不给，那他不问这些，必须都得交，得把他的交够，交不了就给你算利息。
A:当时土地里都种什么？
C:大豆、高粱、小米、小麦，那时候没有大米，还不种稻来。
A:都能产多少斤？
C:这个不好说，天好了，你管理好了，就多收点，能收一百斤露头。
A:去掉交租的还有多少？够一家人吃的吗？
C：本收不了多少，你再去掉给人家的，剩不下多少了，上哪儿够一家人吃的，肯定是不够，吃的时候粮食都少吃点，均着吃。
D:当时我爷爷说过，不够吃的时候都挖树皮。
A：当时家里有养牛，马，骡子，驴这种牲口没有？
B:没有。
C:咱家里没有，当时人都养不起，别说养驴了、牛了，人家地主家里有，家里还有小工，有大领[footnoteRef:7]。 [7:  ：指领头干活得人，类似于现在的工头] 

A：那当时农忙的时候，怎么解决牲口问题？
B：全靠人力干啊。
A:当时能不能用地主家的？
C;人家不管，人家地给你种了，他只要粮食，中间这些一律都不管。
A：当时家里有犁、耙、车这种农具吗？
B：没有，这些都没有。
C：就锄头，铁锨简点的。
A：不借别人的这些农具吗？
C：你像地主的，也不麻烦借他的，也没想着借，主要是也不敢借，真用坏了也赔不起。
A：当时农忙的时候，有没有换工？比如邻居或者亲戚互相换？
C：没有，都是自己种自己的。
B：对，种点是点。
A：有没有参加互助小组？
C：互相能帮忙，也有一块的，你有几亩地，我有几亩地，你帮我治，我也帮你治。
A:之间需不需要给工钱？
C:不需要，就是互相帮忙，哪有要工钱的。
A:是短时间的还是长期的？
C：那时候地主肯定不给你一块干。
A:我就说咱们普通的农户之间的互助
C：有的都十多年了，互相拉犁子什么的
A:当时是逃荒过来的，有没有族田？
C:没有，逃过来的没有这些事。
A：当时租地时，和佃主的关系怎么样？
B：和佃主不打交道，关系一般。
A:逢年过节的还需要给他们家送礼、拜年吗？
B:没有，根本没什么来往，你只要收了给人家粮食就行了，其他的什么交道都没有。
A：家里有红白事的时候他们会参加吗？
B:不会。
A:那佃主家的红白事你也不参加？
C:不参加，和他们没什么来往。
A：灾荒的时候或者家里有困难，能从佃主或者富裕农户那得到一些救济吗？
C：不会，你像佃主，他不管这些，只要你收了，给够他要的就行了，灾荒也不给你减租，但是可以继续借他家的，借了再给你算利息，说什么时候还，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加。
A:佃主家会不会要求你去帮他家干活？
C:有时候会，干不过来，他就找人。
A：那怎么算？会给工钱或者粮食吗？
C:我没听说给，就是管饭，混饱肚子就完了。
A：土改前，您家和村里其他关系怎么样？
C：和其他家里就是邻居关系，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一般都是。
A:和村里村长、保长打过交道吗？关系怎么样?
C：村长，保长这样的也不打交道，人家又用不着咱么这样的。
A：土改前，村里普通家庭和富裕的生活上差距大吗？
C：什么大不大的，那肯定是大，人家有钱，你穷，人家都看不起咱。
A：当时和宗族成员关系怎么样？
B：都是逃荒来的，没什么关系不关系的。
A：有灾荒或者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从宗族哪里得到救济？
C：没有，逃过来的就这几口人，没什么宗族。
A：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是您土改前的一个愿望吗？
B:想要地是肯定的，你想要地但是没钱也不能要，穷。
A：当时您怎么看待地主或者大户？家里有这么多地
C：那时候人越有越有，越穷的越穷，肯定觉着不公平。
A那时候耕种别人的土地有没有感觉低人一等?
B：肯定低人一等，感觉到了，家里这么穷。
A：爷爷，当时您听到土改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吗？
D:原来没有地，现在上级政府要分地了。
C:那时候上级说分地，肯定高兴。
A：当时您对党和国家有什么认识？
C：那时候害怕党和人民不是一心，也听说国民党打过来，还不一定谁当家什么的，贫农穷，就觉着不如人家说话有用，到人家面前说话都不敢。
A：您还记得是哪一年工作土改队来的村里吗？
B：咱们村里应该是50年来的。
A:当时工作队几个人，从哪儿来了？
B:不记得了，弄不清了。
D:当时咱们这边都属于兰陵县，属于山东，还不属于江苏，应该是从兰陵过来的
A：当时有没有开大会宣传土改政策了吗？
B：开了。
A：当时会议参加的人多吗
C：人多，一听说，村里的人都去了。
A：当时您参加的时候有没有上台发言？
C:那时候参加了，发过言，那时候他就参加工作了。
A:爷爷当时参加工作是什么职位？
C:忘了都，反正那时候参加工作了，他十八入得团，49年入得党。
A:还记得说的什么吗？
C:这就不记得了。
A:宣传的政策您能不能听明白
B：肯定讲政策，都听懂了，就是要给我们穷的分房子分地。
A：当时土改队有没有到家里访贫问苦，到家里了解情况？
B：我记得来家里问过情况，就是问家里的家庭情况，亲戚什么的都干什么，问在哪儿工作，愿意继续干还是回家什么的。
A：您当时知道不知道贫农和雇农串联这个事，参加了吗？
C：我不记得有这个事。
A：土改的时候您是土改积极分子吗？
B：是，当然积极，我是干部，又是党员
A：当时村里有没有成立贫农团或者农会？
B：有成立的贫协会。
A：当时怎么成立的还记得吗？
B：贫协会就是乡里成立起来的，工作队要求成立起来的。
A：那当时您是贫协会成员吗?
B：是的。
A：当时怎么参加的贫协会？
B：那时候就是群众选的，也得是贫农才行。
A：爷爷当时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是怎么开展工作？
B：那时候什么活都干。
A:主要做什么？做的最多的是什么？
B:弄不清了，就是什么活都干。
A：爷爷还记得的农会的组织构成是什么样的？
B：不记得了，脑子有点混，都过去多少年了。
A：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您被划得什么成分？
B：贫农啊。
C：当时一家人都是贫农，逃荒来的，一点地都没有，那时候有贫农、有地主、有富农，当时家里的亲戚也都是。
A：当时划成贫农，您还记得根据什么定的吗？
B：家里没地。
A：当时认同给自己划得贫农身份吗？
C：肯定认定啊，咱们家里没有地，这么穷。
A：家里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B：没有。
A：当时村里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B：无地就是贫农，中农就是有点地，比贫农生活好点，地主就更不用说了，就像现在的头一样，可有钱了。
A:还有个富农，当时富农和地主之间怎么区分的？
B:我记不清楚了
C:那时候地主都几顷地，土地比富农多的很，还有大工小工的。
A:划成地主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亩数？
B:不好说了，他家里就是地多、有钱，就是地主
A：当时这个是工作队划得还是村里划得？
C：贫协会的人划得。
A：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就评成地主？
C：数我就不记得了，地主就是地多、钱多。
A：当时咱们本姓有没有划成地主成分的？
B：没有，逃荒过来的，哪有地主。
D:当时逃荒就我们一家人过来的，也没有其他的本姓。
A:土改的时候有没有划得“死地主”就是把去世的祖宗划成地主的？
B:没有，没这些。
A：爷爷，您记得当时村里划成分后，基本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中农，多少地主这些？
B：具体多少家就不好说了，贫农就是多。
C:当时都说贫下中农是一家来，和地主没有联系，最穷最差的还是贫农。
A：划了成分后有没有对外公布，就是出榜了没有？
B：贴了，不贴怎么知道。
A：张了几次榜还记得吗？
B：几次我不记得了。应该就是一次，后来不记得再张过。
A：我再了解下当时斗地主的时候，当时村里批斗过地主吗？
C：怎么不斗的，那时候土改划完成分就斗。
A:批斗过多少次还记得吗？
C：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
A:被批斗的地主有多少个还记得吗？
B：不记得。
A：当时有没有开诉苦大会，公审大会这些？
C:有，有工作队那时候，过来开大会。
A：斗地主的过程您还记得吗？
C：工作队过来开大会，喊口号，划成地主的那些人都不敢动了，我们就和他们划开界线了，俺贫下中农是一家，把地主弄了台子上。
A:有没有给地主算剥削账？
B:算过账。
A:爷爷还记得当时剥削量怎么算的吗？
B:他有多少地，你以前做什么，问家里几个长工短工，不回答不行。
A:那当时斗地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或者骂过他们？
B:那时候还不动手，老实的还好点，不老实的，不围人就不好说了，有指名说他怎么不老实的，怎么样，工作队都在，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A：当时您参加揭发地主的罪行了吗？
B：揭发了啊，怎么剥削的我们，给我家怎么加的利息。
A:当时有没有人公开给地主说好话？
B:没有，都不敢。
A:那私下来有没有同情他们的
B:有，有底下来说的，他不敢公开，都是地主的一家子，也是怕暴露，不然暴露了咱们也得审审他。
A:当时怎么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
B:就是收过来了。
C:他现在就是脑子不行了，他都记不清了，那时候房子有分的，你好比有多少屋，你有多少人，留下你自己住的，其他的就都分给张三李四了，土地也是，你不能种这么多，分出来都给人家种了，都是贫农了。
A:分的时候是工作队牵头还是农会？
B:协会，都是协会牵头的。
A:分的时候您有没有跟着工作队去分，或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
B：参与了。
A：当时有没有地主不配合？
C：没有，地主那时候就不当家了，还有那种恶霸地主，更毒，但是也一样不敢说什么了。
A：当时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B:一个人多少，都是弄平的，不能乱弄。
A:当时有没有具体的数？比如一个人头上有多少土地？
B:我不记得了。
A:奶奶还记得吗？一人多少
C:以前都说二亩三，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笑话，是在这边参加的土改，不是在娘家参加的，才分给我的二亩三分地来。
A:就是一人二亩三的标准？
C:对，那时候就说这就是我的二亩三分地了，谁有多少。
A:具体分配流程呢？
C:开大会分的，村里一共收了多少土地多少屋，给大家分下去，土地就是按照二亩三一个人补地，地主给他留下够他的，家里人少，不该有这么些地，多的就是和房子一样给张三李四了，地主就不当家了，自有人分。
A：当时分给您家多少亩还记得吗？有多少好田多少差田？
B:记不清楚。
C:那时候没听说分什么好坏，就是给你分了多少地，交给你管理了，种就行了，就记得俺家北面学校间有点分给的土地，那时候他参加工作还在外面拉着茶炉卖茶，我就干活，什么农活都是我干，学校这是一亩半，东北口有点，南面还有三亩。
A:也就是分了四五亩土地？
C:多说了也就是这些，那时候都是我干，他工作。
A：那当时分到全村各户的土地一样多吗？
C：不一样,按人口来，家里人多地就多点。
A：当时不同成分之间，分到的土地有没有什么差异？
C：没有，没什么差异，统一按人头来的。
A：当时家里有没有分到牛、马这些牲口一类的？
B：没有，那时候几家子才分到一个来。
A：有没有分过农具？
B：没有。
A：当时对分到的财产和土地满意吗？
B：怎么不满意的，原来没有自己的地，现在有地了。
A：分到的土地和财产时本姓族人的吗？
B：不是，逃荒过来的就俺一家，没有其他人。
A：那有没有分到的房屋或者水塘？
B：没有，没房子的才给你分房子。
C:当时俺有房子。
A:当时整个家族有没有族田或者族屋，就是家族财产分配？
B:没有，没有家族。
A:当时有没有祠堂？
B:没有，都没有。
A：分配土地时，有没有组织集体看田、量地？
B：没有，就开个会，吊儿郎当的，给你会上说说就完了，分给你哪儿你就去种哪儿。
A：当时分配的时候，干部有没有不公平的举动？
C;没有，都是按人口来的。
A：那当时分配土地或者财产的时候，有没有争执?
B：没有，分给你就是你的，满意都，都很高兴。
A：爷爷您还记得村里土改是哪一年结束的吗？
B：50年就结束了。
A：后来有没有复查？
B：肯定复查了，应该是53年复查的。
A：当时复查时，有没有清理出来的漏网地主？
B：没有清理出来的，就是原来的那一些。
A：那当时有没有再改成分的？
B：没有。
A：当时有没有发放土地证？
B：发过土地证。
C：有，有土地证，你多少地，几亩几亩都写着来。
A：爷爷您还记得有没有查田定产这一事？
B：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A：当时土改完了，定没定向国家交公粮的标准？
C：交，肯定交公粮。
A:还记得交多少吗？
C:那谁知道，都有定的。
A:那怎么交？
C:那时候都有粮管所，集体交了粮管所去。
A：感觉交公粮的负担大吗？
B：不大。
C：对负担不大，公粮交的少的很。
A：爷爷还记得土改后家里地比原来多了多少亩？
C：有四五亩地，北边学校间有点，一亩多，东北有，南面还有三亩地。
A：当时土改后这些土地够一家人生活吗？
C：够了，你得看有多少人口，多少地，均分着点，这么办的。
A：土改后主要种什么？
C：那时候分给你地，你当家了，自己随便种，想种什么种什么，要是都种麦的时候就都种麦，还有高粱、绿豆、小米，就是没有稻，不能插稻。
A：产量呢？有没有比土改前增加？
C：这就看你管理的了，管理好了收的多。
A:普遍来讲呢？
C;我觉着也不多高，没化肥没农药，就看你的管理。
A：土改后家里的劳动力够用吗？
C：够用，都是我干。
A：那当时有没有加入农户类似互助小组之类的组织？
B：参加了。
A：那当时是和那些人互助？
B：就是左邻右舍的这些。
A：当时是临时还是长期的？
C：长远的了。
A:每家人不一样，地也不一样，之间帮忙有什么报酬？
B:没有，不给，就是互相帮忙。
A:土改后，农忙时怎么解决牲口问题？
B:借，小组里面共用的。
A:用给钱吗？
B:不用给，大家互相帮忙。
A：土改后，家里都种什么作物？
B:还是和原来一样，中小麦、高粱、绿豆、小米。
A：土改后一年的收成要交给国家多少多少？
B：这就不好说了。
A：当时交什么粮食？
B：就是种什么交什么。
A：怎么交？交到哪儿？
B：还是交了粮食所，我们这就是乡镇驻地，离得近。
A：这个一年自己的收成能剩多少？够吃的吗？
B：剩多少也不好说，凑合着吃。
A：那土改后，种地的热情是不是比原来更高了？
B：高了，土地都是自己的了。
A：土改后，除了种家里的这些地，有没有租别人的种？
C：没租。
A：当时家里有没有买卖土地？
C：没有，好不容易有的土地哪有卖地的。
A：土改后，家里生活有哪些变化没有？
B：土地多了，有土地了，就可以自立了。
A：生活压力大吗？
C：大，压力大。
A：主要压力是来源于什么方面？
C：主要还是穷点。
A：土改后，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大吗？
B：不大了和以前相比，我们这样家庭差的情况改善了很多。
A：当时发财致富的信心是不是比以前更足了？
B：想过发家致富，有地了，肯定足了，得好好干了。
A：当时种地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就是做没做什么小买卖？
B：也做，还是卖茶。
A:那卖茶能收入多少钱？
B:那不记得了。
C:那时候我就记得一壶才2分钱。
A：土改后，您感觉在村里的身份地位如何？和土改前相比
B：地位提高了，原来没有地，现在你有地了。
A：那爷爷您和村里其他农民关系怎么样？
B：还可以，我是干部，大家关系都不错。
A：那您和划成地主、富农的关系呢？
C：地主那时候就能看起咱们了。
A:后来了，土改完了之后
C:那时候他们被压住了，不敢了，没什么联系，就是贫下中农是一家子。
A：土改后，您感觉村民之间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
B：有点变化，就是贫下中农更亲了。
A：普通的村民会根据一个人所划得成分决定关系的远近吗？
C：有，给他们地主打交道也打不上。
A：当时土改后家里和村干部关系如何？
B：后来我就干干部了，关系都很好。
A：那和咱们这个家族成员的关系呢？
C：没家族，还是就这一家子。
A：爷爷，土改后村里的风气和土改前有什么变化？
B：没什么变化。
A：当时土改后，心情怎么样？
B：高兴，有热情种了，不再是种的别人的，还要交租。
A：土改后，有没有听到国民党反攻这个事？您是怎么看待的？
B：没有，没听说这个事，就是来了，我们党再杀过去。
A：爷爷，土改后，您对大家每人都有一样多的土地有什么看法？
B：没什么看法，就是公平，大家都是按人头分的。
A：那当时您对土改时分地和后来土地承包，就是分田单干的时候感觉一样吗？
B：我觉着一样，没什么变化。
A：那土改后，咱这个家族的关系还重要吗？
B：没有家族，逃荒过来就我们这一家。
A：那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划成地主富农的地位高一些？
B：有，我觉着比他们地位高，他们是被批斗的对象。
A：爷爷您土改后有没有感觉同一阶级的农民是一家人？
B：是，咱们贫下中共一条心。
A：土改后，您有没有参加咱们村里修水利或者修路这些活动?	
B：有打井，我们一个队打了好几个。
A:当时您积极参加了吗？
B:肯定的也，积极参加，我是干部，带头参加。
A：土改后，您对党和政府有没有什么看法？
B：当时怕不稳定，别分了地又丢掉了，那时候地太紧了。
C:那时候地主肯定反对也，不和咱们一心。
A:对比土改前，您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新的看法？
B:没有，都很好。
A：土改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B:没有什么深的印象。
C:那时候斗完地主，就怕后来当不了家，地主他们再报复。
A:您对土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没有？
B:就那时候，俺们都是贫下中农，就看这个事能不能稳下来，就说放心吧，不能再重来了。贫下中农说肯定是好事，对地主是坏事。
A：爷爷您还记得土改后多长时间开始的互助组？
B:哪一年我忘了。
C：应该是53年的时候
A：那您记得互助组搞了多久吗？
C：我们互助组差不多有两年左右的。
A：什么时候搞初级社和高级社？
C：初级社55年，56年是高级社了。
A：爷爷，后来高级社的时候，您是自愿将土地和农具、牲口交给集体的吗？
B：自愿的，共产党给咱的地，咱们一样可以再给共产党，当时当要求上交这个事，就听党的。
A：您觉着是土地自己耕种效率高还是集体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B：都一样。
A:对比土改，您觉着集体化有利于农业发展吗？
B:有利于，都一块种了。
A：土改后又入社了，土地又都上交集体了，爷爷有没有觉着这次土改白搞了？
C：没有什么白搞不白搞，共产党给咱的地，咱们一样可以再给共产党，自己觉悟要高。
A：爷爷我还得问您几个问题
B：行。
A：请问您的祖籍是哪儿？
B：我们家祖籍是滕州，家里人逃荒到的塔山镇
A：爷爷现在家里几口人？
B：我六个孩子，一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在贾汪区计生办工作，大女儿在家里务农，二女儿和三女儿已经去世，四女儿就在镇上开油坊，做生意，五女儿在镇上干环卫工。
A：爷爷您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
C：我们两个身体都不行，我的腿动了四次手术，钢板还在身体里，他瘫痪了，说话有不清楚，脑子也糊涂了。
A：爷爷是党员吗？
B：是党员，我49年入党。
A：那教育程度呢？
B：我上到初中。
A：那现在经济状况在村里能处于什么位置？
B：能算中上等
A：那您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
B：我原来在乡里干书记，每个月有一千块钱的退休金，然后还有国家给的养老金，再加上孩子们给点。
A：您是29年出生，都做过什么工作？
B：我十八岁就入团，十九岁入党，原来干过塔山乡邮电局局长，村里的书记，后来又干的塔山乡书记、乡长，然后回家的。
A：爷爷现在家里还有土地吗？
B：还有两亩半地。
A:这个地谁种？
B:承包给人了，每年给我一千块钱。
A：好的，爷爷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您！







三、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刘克章，生于1929年，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夏庄村，祖籍是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父母一辈逃荒至此定居下来，本来家中兄妹四人，但是我的三妹后来在滕州长大，没有跟着。所以土改前家里有五口人，父亲、我和我的两个妹妹。父母和妹妹具体多大年龄都不清楚了，当时由于是逃荒至此，家中没有土地，就是租种别人家的，全家以务农为主，闲时卖茶补贴家用，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父母也外出要饭为生。
（2）劳动力情况
土改前我家算是五个劳动力，多少的都能干活，我都二十岁了，妹妹虽然小，也是干点活。
父母和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当时家里没有自己的土地，租了别人家两三亩地，农忙时候完全干的过来。
（3）负担情况
土改前，我家有兄妹三人，我年龄大一点还好，但是两个妹妹年纪不大，租种别人的土地交了租子也剩不下多少，虽然家里没有丧失劳动力的人，但毕竟没有自己的土地，有时都吃不上饭，父母闲时卖茶补贴生活但是收入并不多，有时外出要饭养活家里。
2、土改前家庭经济情况
（1）经济状况
土改前我就是帮家里干活卖茶，有时候也去别人家干活，但是不给钱也不给粮食，只是混饭吃，全家主要就靠租的两三亩地为生，本来就是逃荒来的，家庭经济状况很差，在村里几乎是最差的了。
（2）生活来源
当时我家里除了种地之外，还会拉着茶炉到外面卖茶，但是两分钱一壶，收入非常少，我也去给别人家干活，劳动强度很大，但是不给工钱也不给粮食，只是管饭吃，为了混饭吃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家里没有家庭副业，就是卖点茶，没有养鸡鸭这些，也没有其他的手工业。
（3）生活压力
土改前，我家里的生活压力很大，本身就是逃荒到这，没有自己的土地，饭都吃不上，主要开销就是在吃喝上，也不考虑其他的。
我家没借过别人的钱，因为那时候穷，别人都不敢借给你，你借了自己有时候还不起人家的，就是借点粮食，最大的一次借了多少我不记得了，但是借一斗还三斗那种，利息很高，今年吃不上了去借，等明年收了新粮就要马上还给人家。
3、土改前土地经营情况
（1）租佃情况
土改前，我家没有土地，因为我家是逃荒来的，自己家穷，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土地。
我家没有土地耕种，只能租种别人的，如果你不耕种就没东西吃。当时我家租的张克农家的，他家里地多，又有钱，租他家的土地时，没有请中人，我们就是双方直接协商的，也没有什么契约，都是口头约定，因为你家在这也不可能跑了。
当时我家租了两三亩地，地租都是事先商量好的，多少我不记得，租子是交粮食，收了之后就要交，要给他送到家，他还要检查，如果送过去的粮食比较差或者没有晒干什么的，他都不要，他只要好的、干净的。
我们租他们的土地，都是按年租的，你说不要了就退回，但是你要提前说，而且还要把他的租子交清才行。
如果遇到灾荒减产，他不看情况，也不减少租子，因为租子是商量好的，打一个比方，定的租子是五百斤，你收一千斤他要五百斤，但是你收六百斤还是交给他五百斤，如果真的很差，交不起的时候，欠的那些就算借的他的，他再给你算利息，定好什么时候还，一直加下去。
当时我家种了大豆、高粱、小米、小麦，那时候没有大米，至于一年收多少不好说了，如果你管理的好点，就多少，管理不好就收的少，大部分就是一百斤露头，再去掉交给别人的地租，根本剩不下多少，不够一家人维持基本生活的，还是有时候要去要饭或者借粮食。
（2）牲畜和农具
我家当时没有牛、马等牲畜，人都养不起别说养这些牲口了，农忙的时候都是全靠人力，也没有犁这种大型农具，就只有铁锨这种简单点的，也不敢借人家牲口和农具，主要也是不敢接，万一真出了问题，赔都赔不起。
（3）生产合作
当时我家里没有换工，本身家里没有土地，就自己租种的这两三亩地，家里完全干的过来。
当时我家没有请工，闲时我家都是去帮别人打工的，混口饭吃。
土改前，我家在生产中有参加过类似互助小组的组织，都是附近本村的，你帮帮我，我帮帮你，都在一块十多年了，具体大家有多少土地就不记得了。
（4） 族田（村田或公田）
我们家是逃荒过来的，就我们一家，没有什么家族，村里也没有公田。
4、土改前社会交往情况
（1）租佃关系
土改前，我家和佃主的关系一般，不打什么交道，就是租他的土地，按时交上租子就行了，逢年过节也不用拜年或者送礼，他家有红白喜事我们不会去，我家的红白喜事他也不会来。至于灾荒的时候他不管这些，给够他要的就行了，不给你减租，如果不够交租的的可以算是借的，继续给你算利息，约定好什么时候还，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加。
（2）农户关系
土改前，我家与村里其他农民的关系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普通的邻居关系。和干部的关系也是一般，没有什么联系，人家也用不到我们。我们村里的富裕农户与普通农户的生活差距是很大的，人家很有钱，你家里很穷，别人都看不起你。
（3）宗族关系
土改前，我们没有什么宗族关系，外地逃荒来的。就我们一家。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1）对土地的愿望
土改前，我当然想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但是没钱有什么办法，家里太穷了。
（2）对土地看法
那时候，对于大户有那么多地，只能说人越有越有，越穷的越穷，肯定觉着不公平。租种别人的土地肯定感觉低于别人一等。
（3）对土改的反应
当时听说要土改了，要给我们分地，肯定是高兴的。但是那时候了解的少，害怕党和人民不是一心，也听说国民党打过来，还不一定谁当家什么的，贫农穷，在别人面前说话都不敢。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工作队进村
我记得工作队是应该是1950年来村里。当时咱们这边都属于兰陵县，属于山东，还不属于江苏，工作队应该是从兰陵过来的，具体几个人我就记不清楚了。
（2）土改宣传
我当时参加过土改宣传的会，开会的时候村里人一听说都去了，人很多，那时候都参加工作了，在大会上发言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具体说的什么我就记不清楚了，政策肯定是听懂了，就是要给穷人分房子分地。
（3）扎根串连
我记得工作队来过家里，就是问家庭情况，亲戚什么的都干什么，在哪儿工作，愿意继续干还是回家什么的，我不记得当时有贫雇农串联这是，我是土改的积极分子，我是干部又是党员，肯定积极。
（4）成立贫农团
当时我们村里有贫协会，贫协会是乡里成立起来的，也是工作队要求成立起来的，我当时是贫协会的成员，是群众选的，当然前提你得是贫农，贫协会什么工作都做，但是怎么运作的，具体做了什么都记不清楚了，就记得什么都干。
2、划分阶级成分
（1）土改成分
土改的时候我是划为贫农，当时整个家里都和我一样，都是贫农，因为我家里逃荒过来的，在这边一点土地都没有，就是租人家的两三亩地种，我肯定认同给我划的贫农成分，家里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2）成分划分
当时村里划分成分的标准是：没有土地的地就是贫农，家里有点地，比贫农生活好点的就是中农，地主就更不用说了，家里很有钱，土地很多，有的地主家里都几顷土地，很有钱，富农的标准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的成分划分是贫协会划的，具体有多少土地和财产被划成地主我也不清楚，就是他们地多钱多，就评成了地主，我们家逃荒来的，在这没什么家族和亲戚，也就没有本姓的地主，村里也没有划的“死地主”。
（3）划分结果
当时我们村划成分的基本情况是：贫农最多，具体多少家就不好说了，都说贫下中农是一家，和地主没有联系，最穷最差的还是贫农。当时划分完了之后再村里贴了榜。
3、挖苦根，斗地主
（1）挖苦根（诉苦）
当时村里斗过地主，斗了多少次多少人我就不记得了，当时就是开的大会，是工作队召开的，大家喊口号，吓得地主都在台上不敢动，给地主算过剥削账，就是问他家里有多少土地，干什么的，家里有多少长工短工这些问题。
（2）斗地主
斗地主的时候只是批斗，没动过手，老实的还好点，不怎么难为他，不老实的一些恶霸地主，他不不围人就不好说了，有指名说他怎么不老实的，当时工作队都在，他们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听着。
我当时参加过揭发地主的罪行，主要是说怎么给我家加的利息。当时没有人敢公开给地主说好话，当时私下里有说的，大部分都是地主的一家子，他们不敢公开说，怕暴露，这样就会把他们一块斗了。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1）没收土地和财产
当时是贫协会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没收了就给最穷的人分了，就是分给贫农了，好比地主有多少屋，他家有多少人，留下他们家人够住的，其他的就都分给张三李四了，土地也是，地主不能种这么多，就都分了。
当时我参与过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工作。没有地主不配合，因为地主那时候就不当家了，说话不管用了。
（2）分配土地和财产
当时分配土地和财产就是按照村里的总数来分配的。开大会给大家分下去，土地就是按照一个人二亩三的标准，给地主家按照人口留下土地，房子也留下住的，其余多的就都分了。
当时我家里分到了四五亩地，北面学校旁边有一亩半，东北有一块，然后南面还有三亩地，也不分什么好的坏的，就是给你分了多少地，交给你管理了，自己种就行了。
全村各户分到的土地是不一样多的，因为按照一人二亩三的标准，家里人多的土地就分的多一点，人少的就少分点，就是按照人头来，不同成分之间也是这个标准，没有什么差异。我家里没有分到农具也没有分到牲口，只有这几亩地，但是我也很满意了，原来一点土地都没有，现在有了。我们家是逃荒的，分到的土地都是别姓的。没有族屋、族田，我家有房子，也没给我家分房子。
（3）分配土地的过程
当时分配土地时，没有组织集体看田、插标、丈量这些，就是开大会，给你说分到哪儿了你去种就行了，也没有听说有干部在分配土地财产时贪污或是做出不公平的举动，当时分配土地和财物的时候，大家没有互相争执过，都很满意高兴。
5、土改复查
（1）土改复查
我记得我们村的土改50年结束的，然后好像是53年复查的，当时土改复查没有查出来漏网的地主，也没有错划成分纠正的。那时候有发放土地证明的，你有多少亩证上都写的很清楚。
（2）査田定产
当时我不记得有查田定产，公粮肯定是要交的，那时候有粮管所，我们夏庄就是乡镇府驻地，我们都是集体送到粮管所，当时交的标准不高，对我们来说压力不大。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1）生产情况
本来一点土地都没有，土改我家分到了四五亩土地，北边学校附近有一亩多，东北有一块，南面还有三亩，基本够一家人生活得了，均分点吃。那时候分给你地，你当家了，自己随便种，想种什么种什么，要是都种麦的时候就都种麦，其他还种有高粱、绿豆、小米，但是没有稻米。产量上就要看你的管理了，你管理好了就高一点。

（2）生产合作
土改后，我家的劳动力够用，我家也参加互组小组，主要是和左邻右舍的这些邻居，原来就在一块长期的，虽然每家的土地都不一样，活有多有少，但都是互相帮忙，也不要钱，农忙时候牲口都是借，我们小组里有，四五家共用一个牲口。
（3）收成情况
土改后，我家种植小麦、高粱、绿豆、小米，亩产不好说，就看你的管理，给国家交多少我忘记了，就是你种什么就叫什么，还是交到乡里的粮食所，一年下来剩多少也不好说，就是凑合吃。
（4）生产热情
土改之后，我种地热情肯定比以前更高，因为原来一点土地都没有，现在给我分土地了，我有自己的土地了。
（5）土地买卖
土改之后，我家没有租别人的土地耕种，好不容易分到的土地，也没有卖土地。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1）生活变化
土改之后，家里的变化就是土地多了，有饭吃了，可以自立了，但是生活压力还是大，就是穷点。同土改前相比村民之间的生活差距也小了，我当时发家致富的信心肯定更足了，我有自己的土地了。
（2收入变化
当时除了种地之外，其他收入来源就是卖茶，不过一壶茶才二分钱，收入很少。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土改后，我在村中的身份地位变化，就是有土地了，原来没有土地，感觉地别人一等。和村民的关系还都可以，至于那些地主都被压住了，他们不敢猖狂了，但是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还是贫下中农是一家，村民关系之间更亲近了，尤其是贫下中农，村民会根据一个人所划的成分来决定亲疏，地主这样的也不打交道。
（2）村户关系
土改后，我家和干部的关系很好，后来我都是干部了。我们还是就这一家，逃荒来的，村内的风气没感觉有什么变化。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1）土地观
土改后，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就是高兴，我有热情种了，不再是种的别人的，还要交租。当时没听说国民党反攻的事，就是他打过来，我们党也能杀过去。每家有的土地都差不多我感觉很公平，我感觉和分田单干时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2）人际观
没有家族，所以宗族关系没有这一说，重不重要也就没有感觉了，那是我感觉地位比地主地位高，因为他们都是被批斗的对象，咱们贫下中农，一个阶级的农民是一家。
（3）社会观
土改后，我有积极参加兴修水利、修桥、修路之类的活动，我都是带头干，因为我是干部了。土改后，我对党和政府的认识和看法是：怕不稳定，别分了地没多久又丢掉了，那时候地太紧了，尤其是地主他们，对党和政府看法很不好。对比土改前，我对党和政府也没有什么新的认识，都很好。
（4）土改观
当时土改最深也没什么印象，就是斗完了地主怕他们再报复我们，关于土改运动，我的看法就是一定要稳定，不能再重来了，当然土改对于贫下中农说肯定是好事，对地主是坏事。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生产资料入社
土改后两三年之后开始搞互助小组，应该是53年，当时互助组搞了两年，55年我们这儿进入初级社。56年进入高级社。当时进入初级社、高级社，都是自愿上交的土地和大型农具，共产党给咱的地，咱们一样可以再给共产党，当时当要求上交这个事，就听党的。
（2）集体化认识
我觉得各自耕种的效率和集体耕种的效率都一样，但我认为集体化有利于农业发展，都是一块种。
（3）对土改的再认识
集体化之后，我觉得之前的土改分田地没有白搞，就是共产党给我的地，我一样可以再给共产党，我的觉悟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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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山镇位于贾汪区东部京杭大运河畔，镇政府驻地夏庄村，距徐州市区48公里。东与耿集接壤，南与铜山大许为邻，西连紫庄，北隔京杭大运河与贾汪、汴塘两镇相望。塔山镇主要种植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等作物。其中小麦面积3万余亩，是苏北有名的农业大镇，无公害优质稻米，蔬菜、莲藕种植基地，徐州市吨粮乡镇，江苏省科技先进乡镇，全国农田林网先进单位。1952年建塔山乡，1958年改公社，1983年复乡，1994年由铜山县划归贾汪区。2000年，塔山乡被撤销，设立塔山镇，同时代管乡级行政区耿集街道。2010年，贾汪区人民政府撤销耿集街道，设立乡镇级耿集地区，由贾汪区人民政府直接对耿集地区进行管辖，同时废止塔山镇托管乡镇级行政区的权力。塔山镇下辖11个行政村。
东下庄村位于贾汪区塔山镇政府驻地，东靠252省道，南邻311国道，北依京杭运河，交通便利。下辖2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可耕地面积2248亩，常住人口640户、2536人，党员66人。全村现有低收入农户138户、357人，其中低保户13户、35人，五保户6人，一般贫困户119户、316人，低收入农户中已脱贫47户、126人，未脱贫76户、178人，返贫15户、53人。2017年家庭人均收入8600。








二、口述史访谈全文整理
被访谈者简介：
姓    名：刘克信
年    龄：80岁（1939年出生）   
访谈时间：2018年5月9日
土地情况：土改前家中有3亩土地，属于少地农民
具体访谈：
A=李旻昊  B=刘克信  C=刘克信邻居
A：爷爷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研员李旻昊，您叫我小李就行，经杨书记介绍过来拜访您，想了解以前50年代左右土改的一些事情。
B:好的，土地改革是吧？
A：是的，就是土地改革
B:哦。
A：爷爷，我先了解一下您当时的家庭情况，土改前家里几口人？
B：家里一共有五口人。
A：父母包括在内吗？
B：算上了，我家里兄妹三人，我，还有两个姐姐
A：爷爷您还记得当时家里父母多大年纪吗？
B：父母多大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时候太早了。
A：家里的兄妹呢？都相差几岁？
B:我家里两个姐姐都大我两三岁，大姐应该是大我三岁，二姐是大我两岁，我们兄妹反正年龄相差不多。
A：都是在家务农？
B:对，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没有什么工作或者活干，闲下来有时候就出去要点饭。
A：这样当时家里都是务农，都是劳动力？
B：不是，光父母干，因为我们三个人年龄太小，干不了什么活，所以家里就只能算父母两个劳动力干活。
A:当时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种地的话，劳动力够用吗？
B：够用，都能干过来，因为家里就三亩地，很少的劳动量
A：农忙的时候呢？
B：农忙的时候一样，还是父母两个人干，农活都能干的过来
A：当时家里有没有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或者残疾人？
B：没有，家里丧失劳动力的人，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有的家里有病人的过得更不能说了，太差了。
A：当时家庭负担重吗？
B：那家庭负担当然重了，三亩地，吃都吃不上饭，零食那么少，父母不农忙的时候，都上外面去要饭吃。
A：土改前您是做什么？
B：当时我才十来岁，一个小孩，就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然后有时候跟着父母出去要饭，又没什么工作。
A：当时家里有什么经济来源？
B：主要就是靠三亩地养活，有时候空下来，就去徐州推着车卖煎饼，和要饭的一样，在徐州氮肥厂那卖了煎饼，再换点粮食吃。
A：那煎饼是怎么来的？买的别人的还是自己做的？
B: 就是自己家里做的，收点粮食就做，这样卖出去能再多换回来点粮食，能多吃几天。
A：家里经济状况怎么样？在村里处于什么位置？
B：哪有什么经济状况，实在是很差，在村里偏下位置，都出去要饭去了。
A：没在外面揽个活或者做点小买卖？
B：没有揽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工作能让你干，自己有没有文化，就是有时候在徐州氮肥厂那边卖煎饼。
A:当时卖煎饼，具体收入有多少记得吗？
B:具体能卖多少钱我不记得了，我小，都是父母去，应该是卖不多，基本和要饭差不多，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总得想办法治一点吃的。
A：当时地主家不招工吗？不去给他们打个工？
B：没有，我们家不给他们干，因为父母都出去卖煎饼和要饭去了，谁给他干，我和两个姐姐年纪又小，不过当时有的大户家里招工的时候分日结工和长期工两种。
A：您记得他们的报酬是多少吗？
C：日结工，好像是20斤麦，长期工我不清楚具体是多少报酬了，毕竟我没去干过。
A：家里也没有纺棉，或者家里养个鸡鸭什么的？
B：没有，这些都没有，这点粮食人都不够吃的，别说在养这样东西了。
A: 那当时土改前，家里生活力大么？
B: 肯定大啊，吃都吃不饱，没有粮食，还要出去要饭吃才行。
A：当时家里生活消费，花钱都花在哪些地方？
B：开销的话基本都是用在了吃喝、日用品这些上，因为你其他的东西也不想，没钱想了也没用，就想着别饿肚子。
A：当时土改前，家里有没有借的债？
B：没有，咱家里穷向谁借，一穷的话，别人也不敢借给咱，也是怕你借了就根本还不上，人家白借了。
A：借过粮食没有？
B：没有，都没有借过
A：当时家里有多少亩地？
B：地不多，家里也就有三亩地
A：那这三亩地是怎么来的？
B：三亩地就是就是一辈辈传下来的，老地了
A：当时地里主要是种什么？
B：那有什么种的，那时候没有化肥农药，地里就是种高粱，小麦这些作物。
A：您记得当时种这些作物的话，一年亩产能有多少斤？
B：那时候麦最好的也就是收二三百斤，那时候土地的产量很低，我家三亩地合起来都收不到五百斤麦，平均下来一亩地也就是收一百多斤。
A：那高粱呢？产量怎么样？
B：高粱产量更低了，也就是一亩地能收六七十斤。
A：当时就自家的三亩地产的这些粮食，能吃多长时间？
B：这就不好说了，少吃点的话，就吃的时间长点，那时候父母，除了农忙的时候在家里，就是地里该收该种的时候在家里，只要不忙的时候就在外面要饭或者卖煎饼，一年差不多要在外面要半年的饭和卖煎饼。
A：当时土改前交税您还记得吗？
B：当然是交点，有这个事情
A：您记得交多少吗？
B：我就记得反正是交给公家了，具体交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A：那当时是交钱还是交粮食？
B：都是交粮食，向粮库里交。
A：当时交的时候是送过去还是有人过来收？
B：都是自己送过去，我家里就是父母回来送到粮库。
A：当时家里租过别人的地种吗？
B：没有，那时候不租地，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也租不起别人的土地，父母就是去外面要饭，靠这个补充点家里的粮食。
A：当时家里有养牛，马，骡子，驴这种牲口没有？
B：没有，我们家当时那个条件，人都养不起了，别说养驴了，牛了，就是鸡这样的小点的也养不起也。
A：那当时农忙的时候，怎么解决牲口问题？
B：全靠人力干，就父母用铁锨挖，用抓钩子刨地，三亩地怎么都能干完了。
A：当时家里有犁、耙、车这种农具吗？
B：没有，那时候穷，牲口没有，也没有犁，耙这种大型的农具，家里就简单的铁锨，人一穷什么都没有。
A：那就靠简单的农具？
B：对，就靠这些，全是父母人力干。
A：忙起来的时候也没借过别人家的大型农具吗？
B：不会借，再说了谁会借给你，穷，你也不敢借，用坏了都是事，而且还赔不起，不像现在借东西就给你，有的就有了，没有的就没有了。
A：当时农忙的时候，有没有换工？比如邻居或者亲戚互相换？
B：没有，地少用不到换工来做，自己家完全可以忙的过来。
A：那有没有请过工?或者参加互助小组？
B：那时候我家里就是自己种自己的，没有参加这些组织。
A：爷爷，那当时有没有什么家族观念？
B：没有这些观念，就是各家是各家，比如我们家，就只要管好家里五口人的就行，其他的什么也不管。
A：那就没有族田这些财产了？
B：没有，都没有这些概念，家族里也都是穷人，不讲究这些东西。
A：灾荒的时候或者家里有困难时，能从富裕农户那得到一些救济吗？
B：没有，我们家和谁也没有关系，大家都是一样，管自己家里就行了，也没有精力或者钱什么的管别人家。
A：土改前，您家和村里其他农民关系怎么样？
B：哪有什么联系，就是普通老百姓邻居，出门打个招呼就完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交往了。
A：和村里村长、保长打过交道吗？关系怎么样?
B：没有，和这些村干部都没关系，咱们穷，也不敢和人家有什么交往，觉着低人家一等。
A：土改前，村里普通家庭和富裕的生活上差距大吗？
B：这个差距大了，我们差的都吃不上饭，别说肉了，人家家里有钱的天天都能吃肉。
A：爷爷您感觉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生活差距？
B：人家家里有钱，有地也，地多的，吃得上饭，咱这样的家庭情况里都出去要饭去了，别说追求吃什么了，能吃上就不错了。
A：当时和宗族成员关系怎么样？
B：没有联系，亲戚之间都没有联系。
A：有灾荒或者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从宗族哪里得到救济？
B：没有，不讲这个关系还有观念呢。
A：当时家里有没有想过再多买点地？
B：想是想过，关键就是家里没钱，得有钱才能买土地，家里自己都吃不上了，别说有钱买地去了。
A：当时您怎么看待地主或者大户？家里有这么多土地。
B：没什么看法，人家地多你有什么办法，人家家里就是地多，看也没有什么用。
A：感觉公平吗？
B：没有感觉什么公平不公平，人家就是有，咱们就是穷，条件就是差，想不了这么多的事情。
A：您怎么看待没有土地的农民？
B：我们这真正一点地没有的比较少，几乎没有，大家多少都有一点，对于真没有地的，也没有什么看法，毕竟大家情况都是差不多，一样都吃不上饭，大家都是穷。
A：有没有感觉低人一等？
B:感觉到了，咱家里穷，什么都没有，人家有钱的家庭这么多地，地位上就不一样。
A：爷爷，当时您听到土改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吗？
B：土改也没有什么想法，那时候年纪小，对着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具体看法，就是知道要分地了，心里肯定是高兴，第一感觉就是以后总算能吃得上饭了，不用这么挨饿了。
A：当时您对党和国家有什么认识？
B：没什么大的认识，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A：您还记得是哪一年工作土改队来的村里吗？
B：我们村应该是50年来的土改队，当时贾汪这边不属于江苏，归山东兰陵县管辖，是第11区区里过来的土改队。
A：当时有没有开大会宣传土改政策
B：开的大会，讲政策，说要怎么改，但是当时我比较贪玩，没仔细听具体的土改政策，大体就是要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给我们贫农种，还有房子给我住。
A：当时会议参加的人多吗？
B：多，那还能少了人，不过都是以地少的人和没有地的人为主，因为政策对我们这样的有利，大家就积极参加。
A：当时您参加的时候有没有上台发言？
B：没有，我当时小，都是跑过去玩，没上台发言
A:宣传的政策您能不能听明白？
B：差不多能听懂吧，就是分地的事，对我们好，对我们有利。
A：当时土改队有没有到家里访贫问苦，到家里了解情况？
B：我不记得工作队到家里访贫问苦，就是光开了大会，在大会上宣传这些东西。
A：您当时知道不知道贫农和雇农串联这个事，参加了吗？
B：我不记得贫雇农串联这个事，我也没参加
A：土改的时候您是土改积极分子吗？
B：那时候是有土改的积极分子，时间这么长，他们积极分子的名字我都记不清楚了，我家里没有土改积极分子。
A:您当时怎么看待那些积极分子？
B：我小没有什么看法，就是支持吧，毕竟土改了，我家里还能多分一点土地。
A：当时村里有没有成立贫农团或者农会？
B：我记得是有个贫农协会。
A：当时怎么成立的还记得吗？
B：就是开大会成立的，工作队牵头，把土改的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
A：那当时您是农会成员吗?
B：我不是，家里人也没有参加。
A：当时参加贫农协会有什么条件吗？
B：你至少得是贫农或者雇农这种穷人才行。
A：那贫农协会的具体组织机构和如何开展的您记得吗？
B：组织机构和怎么开展的不记得了，毕竟我没参加，不是里面的成员。
A：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您被划得什么成分？
B：贫农啊，条件这么差。
A:和家里其他人都一样吗？
B：当时一家人都是贫农，一共就那点土地，又没钱。
A：当时划成贫农，您还记得根据什么定的吗？
B：根据你的地也，看你家土地的多少，贫农的话就是家里地少，家里有点地的，够自己家里人吃的就是中农；生活再好以点，地更多一点的就是富农；地主是地很多，而且地主还有剥削，家里有长工短工。
A：当时认同给自己划得贫农身份吗？
B：肯定认同，你地就是少，有什么不认同的。
A：家里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B：没有，都同意这个成分。
A：当时村里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B：标准是这样的，中农是有点地，生活好点，富农地更多一点，地主是地多，他还有剥削，剥削别人就划地主，我们贫农就是地少的人。
A：当时这个是工作队划得还是村里划得？
B：是贫农协会划分的。
A：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就评成地主？
B：多少土地和财产的标准多少我不记得，他们地主就是土地多，而且自己又不干，他们家里有长工，短工给他干活，这不就是剥削么，有这些剥削量的都是划地主。
A：当时咱们本姓有没有划成地主成分的？
B：没有，我们杨姓的都是穷人，所以本姓没有地主阶级。
A:当时您记得村里有没有被划成的“死地主”？
B：没有，这个我们村里没有这个说法。
A：爷爷，您记得当时村里划成分后，基本情况怎么样?
B：贫农最多，中农不大多，富农也不多，地主我们村里也不多
A:有多少中农，多少地主这些？
B:地主有好几家来，我记得正式的地主我们村里也就是三四家，这是真正有地的，但是村里还有破烂地主，就是家里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抽大烟抽没了，中农多少都不记得，富农好像是四家。
A;加上破烂地主呢？有多少家地主？
B;也就是有七八家地主
A：划了成分后有没有对外公布，就是出榜了没有？
B：贴榜了，贴几次不好说了
A：爷爷，我再了解下当时斗地主的时候，当时村里批斗过地主吗？
B：批斗过啊，这个肯定是要批斗的，不然划分出来干什么。
A:批斗过多少次还记得吗？
B：多少次我不记得了，反正次数并不多。
A: 当时斗地主是地主都被批斗还是？
B：当时不批斗破烂地主，只斗正式的地主，就那三四家有地的有财产的和剥削量的地主。
A：当时有没有开诉苦大会，公审大会这些？
B: 开过大会。
A：那具体的过程您还记得吗？
B：那时候开大会是工作队组织的，没有绑地主他们，就是让他们上台站着，就开会了，没有什么太过激的行为。
A:有没有给地主算剥削账？
B:算过账，就是下面受剥削的人指着地主说怎么受的他们的剥削，怎么遭遇的不公平对待。
A:爷爷还记得当时具体剥削量怎么算的吗？
B:就是算他们家里有多少个长工、短工，多少人受过他的迫害。
A:那当时斗地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或者骂过他们
B:有骂的，但是次数也很少，骂他们的肯定也是受过他们剥削的人，没受过剥削的大部分也就是看个热闹。
A：当时您参加揭发地主的罪行了吗？
B：没有，我没参加，就是跟着玩，看热闹。
A:当时有没有人公开给地主说好话？
B:没有，谁有这么大的胆给他们讲情，没人帮他们。
A:那私下来有没有同情他们的
B:也没有。
A:当时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了吗，怎么没收的？
B:就是贫农协会去地主家里没收了之后就开始分了，均房子均地。
A:分的时候是工作队牵头还是贫农协会？
B:农会牵头分的。
A:分的时候您有没有跟着工作队去分，或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
B：我没参与，那时候我的年龄小，就是看他们大人干这个工作，就知道我家里能分到一些土地。
A：当时有没有地主不配合？
B：有不愿意的，但是他不愿意也不行，分你的就是分你的，他也不敢对着干。
A：那怎么处理的？
B：那时候地主就当不了家了，由不得他，说要让房子让地，他不敢怎么样，一样就给他的没收了。
A：当时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B: 这个标准，土地是一个人平均分一亩多地，我们家五口人，我记得是分了三亩地，就是均的地主家的，我们家本身就有房子，所有就没有分给我家房子，有的贫农房子不够住的或者很烂的，就分房子给他们住。
A: 具体分配流程呢？
B: 就是开大会分的地和房子，只动的地主家和富农家的地，中农户的土地都没动，他们的还是他们的。
A：当时分给您家多少亩还记得吗？有多少好田多少差田
B: 我记得是给我家里分了三亩地，好的坏的我就不清楚了，就是分给你哪儿你就种哪儿的土地，你不能乱要地，也不能乱争地，听安排就完了。
A：那当时分到全村各户的土地一样多吗？
B：不一样，根据人口统一分的，那时候讲平均主义，按照人均一亩多地给你配，够了就不给你分了，我家五口人，分了三亩地，加上原来的土地，就是六亩多地，人均一亩多了就没再多分。
A：当时不同成分之间，分到的土地有没有什么差异？
B：没有，没什么差异，都是按地和按人来分的，统一的标准来做的。
A：当时家里有没有分到牛、马这些牲口一类的？
B：也有分到的，但是没分给我们家这些牲口。
A：有没有分的农具？
B：没有，其他家里有，我家里就分了这三亩地，其他的东西都没分到。
A：当时对分到的财产和土地满意吗？
B：肯定满意啊，白多了三亩地，能不高兴吗。
A：分到的土地和财产时本姓族人的吗？
B：不是，咱这边刘家都是贫农，没有地主。
A：那有没有分到的房屋或者水塘？
B：没有。
A:当时整个家族有没有族田或者族屋，就是家族财产分配？
B:没有，家族里都穷，也不讲家族这个观念。
A:当时有没有祠堂？
B:没有，都没有这些。
A：分配土地时，有没有组织集体看田、量地？
B：不看，就开大会公布了你分到的土地多少，分到土地在哪儿，自己去种地就行了，其他的我不记得有，听安排你就去种地就可以了。
A：当时分配的时候，干部有没有不公平的举动？
B：没有，都是统一分的，标准也是统一定的。
A：那当时分配土地或者财产的时候，有没有争执?
B：没有，大家就是听安排。
A：爷爷您还记得村里土改是哪一年结束的吗？
B：我记不清楚了。
C: 俺们这是50年结束的土改。
A：后来有没有复查？
C：有，53年复查的土改
A：当时复查时，有没有清理出来的漏网地主？
B：没有，就还是刚开始的那几家地主。
A：那当时有没有再改成分的？比如中农这些？
B：没有，没听说改过什么成分。
A：当时有没有发放土地证？
B：发过土地证，证上都写的很清楚，多少土地，位置在哪儿。
A：爷爷您还记得有没有查田定产这一事？
B：有，查过，当时小麦一亩地定一百四五十斤，也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本身产的就不多，一般情况吧，比较合理。
A：当时土改完了，定没定向国家交公粮的标准？
B：交，肯定交公粮，交多少这个就说不清了
A：那当时感觉交公粮的负担大吗？
B：不大，交的很少，所以大家也都比较乐意。
A：爷爷还记得土改后家里地比原来多了多少亩？
B：三亩，土改就给家里又分了三亩地。
A：当时土改后，一共六亩土地，够一家人生活吗？
B：那时候地收不太多粮食，凑合凑合差不多能过去。
A：土改后主要种什么？
B：小麦、豆子、山芋。
A：产量呢？有没有比土改前增加？
B：不高，那时候产量最低了都，几乎和土改前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都不高。
A：土改后家里的劳动力够用吗？
B：够用，加上原来的土地，一共也不多，没请过人种地。
A：那当时有没有加入农户类似互助小组之类的组织？
B：有，参加过。
A：那当时是和那些人互助？
B：都是众姓人，组里面有姓张的，姓王的，也有我们姓刘的，就是邻里之间互相帮忙。
A：当时是临时还是长期的互助？
B：短期的，后来没多久又都入集体了，然后这个互助小组就散了。
A：当时农业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B：那时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浇地都是问题，又没有化肥农药，种上之后就是靠天吃饭。
A：土改后一年的收成要交多少？
B：交多少不记得，就是交粮食不交钱。
A：当时交什么粮食？
B：小麦、大豆都有，这个不一定，基本就是种什么交什么。
A：怎么交？交到哪儿
B：都是公家收的，自己送，比如乡政府，原来我们这儿属于耿集，那边有个仓库，所以都是送到耿集仓库。
A：这个一年自己的收成能剩多少？够吃的吗？
B：剩下多少不好说了，有够吃的有不够吃的
A:那您家里当时感觉还够吃吗？
B:和原来差不多，马马虎虎凑合能够我们一家人吃的。
A：那土改后，种地的热情是不是比原来更高了？
B：积极性肯定是提高了，你有地你自己能不种。
A：土改后，除了种家里的这些地，有没有租别人的种？
B：没租，这些地马马虎虎的就够吃的了，租别人的还要交租子。
A：当时家里有没有买卖土地？
B：没有，没有卖土地的了，我们家里也没有钱买别人的土地。
A：土改后，家里生活有哪些变化没有？
B：就是地多了，生活好点了，最明显的就是地一多能多打点粮食了，这样生活上就不像以前那么挨饿了。
A：生活压力大吗？
B：不大吧，反正就是一般情况，怎么都能过。
A：主要压力是来源于什么方面？
B：没有什么压力
A：土改后，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大吗？
B：生活差距能缩小点，比原来的小，贫农要是和中农户还有富农户比，生活还是不行，比不上他们，但肯定是比以前好多了。
A：当时发财致富的信心是不是比以前更足了。
B：信息是足了，种地的热情也比原来高了不少。
A：当时种地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就是做没做什么小买卖？
B：还是忙完了父母就出去，不会在家呆着，继续在徐州氮肥厂那边推车卖点煎饼，收入多少我记不清。
A：土改后，您感觉在村里的身份地位如何？和土改前相比
B：比以前没土改的时候是不一样了，因为土地多了，地位改善了很多。
A：土改之后，爷爷您和村里其他农民关系怎么样？
B：没什么，感觉和原来都一样，没什么太多的交往。
A：那您和划成地主、富农的关系呢？
B：也没有什么变化，原来就不打交道，划分了之后更不打叫道了
A：土改后，您感觉村民之间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
B：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点吧。
A：普通的村民会根据一个人所划得成分决定关系的远近吗？
B：会，大部分人都这样，肯定不和地主打交道。
A：当时土改后家里和村干部关系如何？
B：和村干部关系一直没有什么，没有联系。
A：那和咱们这个家族成员的关系呢？
B：那时候不讲什么家族，没什么关系变化。
A：爷爷，土改后村里的风气和土改前有什么变化？
B：风气也没什么，没有变化。
A：当时土改后，有的地多了，心情如何？
B：高兴，比没有地的时候好多了，有热情种了。
A：土改后，有没有听到国民党反攻这个事？您是怎么看待的？
B：这个我没听过，大家也没有说担心这个的。
A：爷爷，土改后，您对大家每人都有一样多的土地有什么看法？
B：没什么看法，这都是很公平的，一个标准，家里人多的地就多点，人少的地就少点。
A：那当时您对土改时分地和后来土地承包，就是分田单干的时候感觉一样吗？
B：也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分田单干家里还是这六亩地。
A：那土改后，咱这个家族的关系还重要吗
B：没什么感觉
A：那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划成地主富农的地位高一些？
B：差不多，没感觉地位高，年纪也小，也不懂什么地位
A：爷爷您土改后有没有感觉同一阶级的农民是一家人？
B：对，农民亲，尤其是邻居之间更加紧密了一点。
A：土改后，您有没有参加咱们村里修水利或者修路这些活动?	
B：没有。
A：土改后，您对党和政府有没有什么看法？
B：当时共产党给我分地了，我肯定感觉共产党好，年纪只能说刚记事，就知道党好。
A：土改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B:没有什么。
A：您对咱政府做土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呢？
B：没什么看法，就是高兴，分了我家三亩地，改善了我家里的生活情况。
A：爷爷您还记得土改后多长时间开始的互助组？
B：土改后两三年吧就开始互助组了，应该是53年好像。
A：那您记得互助组搞了多久吗？
B：顶多有三年，很短的一段时间。
A：那什么时候搞初级社？
B：初级社是55年，56年就是高级社了，反正没几年，我也记不清那时候我年龄有多大了。
A：爷爷，后来高级社的时候，您是自愿将土地和农具交给集体的吗？
B：是自愿交，你没有地了，都归集体了，你还要他干什么，牲口都入集体交上去了。
A：您觉着是土地自己耕种效率高还是集体耕种效率高？为什么
B：肯定是集体好了，我家里没有劳力，肯定还是集体干更好，这样一块吃饭。
A：爷爷您感觉土改和集体化那个都有利于农业发展？
B:我觉着也差不多，没有什么感觉
A：那咱们这土改后又入社了，土地又都上交集体了，爷爷有没有觉着这次土改白搞了？
B：哪能，没感觉白搞，都一样，不光你自己一家，咱不搞特殊，现在都是一块吃大锅饭，反正能吃饱。
A：爷爷我还得问您几个问题
B：行
A：请问您的祖籍是哪儿？
B：我们家祖籍就是塔山镇的
A：爷爷现在家里几口人？
B：我四个孩子，三儿一女，大儿有残疾在家，二儿在家务农，闲时在建筑队打工，三儿做生意，小女儿也是在外做生意
A：爷爷您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
B：我身体不好，耳朵聋，眼也有问题，还有心脏病
A：爷爷是党员吗？
B：不是，就是群众
A：那教育程度呢？
B：小学五年级
A：那现在经济状况在村里能处于什么位置？
B：中等偏下
A：那您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
B：一是有国家的老年补助，还有大儿子残疾，国家有补助的钱，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吧。
A：您是33年出生，一直到在家里干劳力？
B：我一直就在家里干农活
A：爷爷现在家里还有土地吗？
B：有两亩地，但是我中不了，二儿子种
A：好的，爷爷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您！










三、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刘克信，生于1939年，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夏庄村，土改前我家中一共五口人，有父母、两个姐姐加上我，两个姐姐和我的年龄都相差都不大，大姐是1936年出生，二姐是1937年出生，小时候上学到五年级，空闲时间一直在家帮助做农活。
（2）劳动力情况
土改前虽然家里有五口人，但是我的两个姐姐和我的年龄都不大，算不上劳动力，家里实际上也就两个劳动力，就是我的父母，男性劳动力一人，女性劳动力一人，因为家里地很少，只有三亩地，所有农忙时家里劳动力够用，也不用请别人帮忙，父母就能忙的过来
（3）负担情况
家里有三个小孩子，家中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或者病人，但是家里地少，负担是比较重的，三亩地五口人，产的粮食不够吃的，吃不上饭，父母都去外面要饭吃。
2、土改前家庭经济情况
（1）经济状况
土改前我家就靠种地为生，我也是除了上小学之外，就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家里生活条件不好，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在整个村里处于较差水平，较为困难。
（2）生活来源
当时我家里除了种地之外，父母还出去要饭，当然大部分农闲的时候，父母区徐州氮肥厂附近卖煎饼，以此来补贴一些家用,也卖不了什么钱，除此之外家里没有其他来源了，既没有手工业，也没有养鸡鸭这些，同时也没有替别人家干活，不过我听说给地多的家里干活有日结工，也有长期工，日结的好像是一天20斤麦，长期工因为我没去干过，所以具体报酬不清楚了。
（3）生活压力
土改前生活压力很大，毕竟吃不饱，没有粮食，父母都出去要饭，生活开销主要就是吃喝还有日用品，别的方面也不会多想，那时候就一个想法就是填饱肚子。
土改前家里没有借的债，也没有借粮食，因为家里太穷了，别人也不敢借给我家，怕我家里还不上，当然也没有借过粮食，父母卖煎饼补贴一点家用，也要点饭，多少的都能凑合过来。
3、土改前土地经营情况
（1）自有土地
土改前，我家里有三亩土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地，地里主要是种高粱，和小麦，那个时候亩产很低，那时候小麦最好的也就是产二三百斤，我家三亩地合起来都收不到五百斤，一亩地合计一百多斤吧，高粱的亩产也就是六七十斤，我家三亩地合起来都收不到五百斤，一亩地合计一百多斤吧，这些粮食肯定不够吃，但是吃少点就能吃的时间长一点，再加上父母外出卖煎饼补贴的，要饭要来的，勉强够养活一家人。当时种地交税，不过交的都是粮食，我们这都是送到粮库，我家就是父母专门回来送过去，都是各家送各家的，相互之间没有什么牵扯的情况。
（2）租佃情况
我家里当时没有租过地，一是租不起，二是父母农闲时间都在徐州氮肥厂附近卖煎饼，再加上要饭要的，基本能养活家里的人，所以除了种自己家里的三亩地之外，没有再租别人家的地，而且家里劳动力也少，地多了也种不过来。
（3）牲畜和农具
土改前我家里没有牛、马、骡子这些牲口，当时那个条件，人都养不起，别说养驴了，牛了，农忙的时候就全靠人力种，土地也少，农活很快就能做完，家里也没有犁、耙这些大型农具，家里就简单的农具，比如铁锨这样的，那时候人只要一穷，家里什么都没有，也不敢借别人家的大型农具，用坏了又赔偿不起的话很麻烦。
（4）生产合作
我家里就只有三亩地，父母就种的过来，就没有和别人换工，更没有请工，我家也没有参加什么互助小组，完全就是自己家种。
（5）族田（村田或公田）
我们这不重家族观念，没有什么族田或者财产，而且一个姓里面的都是穷人，村里也没有什么公田，也就没种过。
4、土改前社会交往情况
（1）租佃关系
土改之前，我家本身就有三亩地，父母农闲时间都在徐州氮肥厂附近卖煎饼，再加上要饭要的，基本能养活家里的人，所以除了种自己家里的三亩地之外，没有再租别人家的地，也就没有这个租佃关系。
（2）农户关系
土改之前我家与村里其他农户就是邻居关系，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除了出门碰到打个招呼之外没有其他的联系。至于和村长、保长这些干部之间，我家和他们也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打过交道，因为家庭情况太差，总是感觉地别人一等。
村里的富裕农户和普通农户家庭生活差距很大，差的饭都吃不上，家庭好的天天都可以吃到肉，因为富裕家庭有钱，有地，而且还有很多，所以能吃得上饭，像我这样的贫农家庭饭都吃不上，家里父母都出去要饭，才能够勉强养活家里人。
（3）宗族关系
土改之前，我们这不重视什么宗族观念，家里也不讲这个关系，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各家都比较穷，所以遇到灾荒或者家里有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得到什么救济。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1）对土地的愿望
土改前，肯定是想买点地，关键是没有钱，自己家里饭都吃不上了，没有钱来买地。
（2）对土地看法
对于地主或者大户土地多这个事，我也没有什么看法，人家家里地多就是地多。对于完全没有地的农民也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这基本每家多少都有一点地，我那全没有地的家庭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大家情况又都差不多，都是吃不上饭，都是穷人。
当时感觉到了我比别人地位低一等，因为家里穷，什么都没有，人家有钱的家庭地多，地位上就不一样。
（3） 对土改的反应
    听到土改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想法和疑惑，就是知道要分地了，心里肯定是高兴，第一感觉就是以后总算能吃得上饭了，不用这么挨饿了。至于对于党和国家，那时候观念就是听安排，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工作队进村
土改的工作队进村应该是50年左右，当时贾汪区塔山镇不属于江苏，归山东兰陵县管辖，土改队是第11区里来的，具体来了几个人我就记不清楚。
（2）土改宣传
当时我参加宣传土改政策的会议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多，大部分都是没有地的农民和土地较少的农民参加，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议，但是年纪小，我没有什么发言的机会，但是比较贪玩，对于讲的政策也没有仔细听，大概就是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房屋给我们贫农，具体都是家里大人听，他们听得懂。
（3）扎根串连
我记得那时土改工作队没有到我家访贫问苦，对于贫雇农的串联我也不记得有这个事。村里有土改积极分子，他们几个人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当时我家里是没有土改积极分子，我对积极分子的看法一般，但是支持他们土改，这样我们家里也能多分一点土地。
（4）成立贫农团
当时我们村里有贫农协会，贫农协会是开大会成立的，由工作队牵头，把土改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不过想成为其中一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你的成分需要是贫农或者雇农，我没有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对协会的组织机构和具体运作没有印象。
2、划分阶级成分
（1）土改成分
土改的时候，我是贫农，我家的人也都被划到贫农，当时我家里地很少，只有三亩，而且生活条件差，我认同给我划的成分，整个家里人也没有什么意见，都同意。
（2）成分划分
当时的成分是贫农协会划的，具体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家里有点地的，够自己家里人吃的就是中农；生活再好以点，地更多一点的就是富农；地主是地很多，而且地主还有剥削，家里有长工短工；至于我们我们贫农，就是地少的人，产的不够家里吃的。
我们本姓的没有被划成地主的，我们这姓都是穷人，村里那时也没有把那些过世的祖宗划为地主的，没有“死地主”这一说法。
（3）划分结果
当时我们村划成分的大概情况是：贫农最多，中农不算多，富农不多，地主也不多。富农我们村里应该是有四户，地主一共有七八户，但是里面有几家“破烂地主”，真正家里还有土地的，算得上真地主的也就三四家。当时成分划分完贴了榜公示的。
3、挖苦根，斗地主
（1）挖苦根（诉苦）
当时我们村有斗过地主，但次数不多，我们这对于“破烂地主”，就是家里实际上没有什么财产和土地的那种，是不斗他们的，只斗了真正的那三四家地主，当时开了公审大会，是工作队组织开的，也给地主他们算了剥削账，就是算他们家里有多少个长工、短工，多少人受过他的迫害，还有台子下面有受他们剥削的人，指着地主说具体怎么剥削的他们，怎么遭遇的不公平对待。
（2）斗地主
至于斗地主这个事上，我不觉得打过他们，因为开大会，也没有把他们五花大绑，就让他们站在台子上，但是肯定有骂的，但是骂的次数也很少，骂他们的人肯定也是受过他们剥削的人，大部分没受到剥削的人也只是过去看个热闹。
那时候我没有参加揭发地主的罪行，也没有人公开替地主说话，都没有这个胆量，私下来我也没听说有替他们讲好话的，我们村没有“死地主”，也就没有斗他们这一说法。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1）没收土地和财产
当时是贫农协会牵头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过去把他的土地和房子收了，就分给贫农，我当时没有参加这个工作，有不配合工作的地主，但是他们不当家，说了让他们让出来土地和房屋，反正最后情愿不情愿的，也都把他们的东西分了。
（2）分配土地和财产
当时分的时候开了大会，会上公布你分了多少，土地在哪儿，自己记清楚就行，分土地的标准一个人平均分一亩多地，我们家五口人，我记得是分了三亩地，这样加上原来的三亩，就达到了平均一亩多，那时候讲平均主义，那达标了就不给你分了，不达标就继续分给你，家里地越少人越多的，分到的土地就越多；分房子是如果家里有房子就不分了，家里没房子的或者很烂的，就分给你房子住。
我家是一共分了三亩地，好坏这个我记不清但是当时都是有安排的，分给你哪儿就种哪儿的土地，你不能乱要地，更不能乱争。不同成分之间分到的土地也没有什么差异，都是按人口和土地分的，统一标准听安排就行了。
我们家没分到牛、马这些牲畜，也没有给我家分农具和房子，就只有这三亩地，但是我很满意，毕竟土地多了三亩。我们家族这些都是贫农，也就没分他们的东西，家族观念也薄弱，没有什么族田、祠堂。
（3）分配土地的过程
我们分土地的时候，没有组织大家有一起去看田、插标、立界，就是开大会，在大会上说那家分到了多少地、多少房屋，分到的地具体在哪儿，自己记住就行了，当时干部在分配财产的时候没有贪污或做出不公平行为，都是一个标准统一分。大家也没有争执，都是听安排。
5、土改复查
（1）土改复查
我记得我们村的土改是1950年结束的，1953年搞土地复查。当时没有清查出来的漏网地主。也没有查出划错成分的，更没有纠正什么，当时每家每户都有发的土地证，我家也有，土地证上写的很清楚，土地具体在哪儿，具体有多少亩。
（2）查田定产
我记得当时有组织查田定产的，小麦一亩地定一百四五十斤，也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本身产的就不多，一般情况吧。当时虽然交公粮但是负担不大，具体多少斤我忘记了。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1）生产情况
土改之后比土改之前我家多了大概三亩地，那时候一亩地产不了多少粮食，这六亩地产的基本能够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土地里主要是种小麦、豆子、山芋，产量都很低，对比土改前也没有什么变化。
（2）生产合作
土改后我家的土地一共就六亩多，家里劳动力干的过来。土改之后我家加入过互助小组，和姓张的还有姓王的，就是附近的邻居，互助小组也就相当于邻居之间互相帮忙，不过是临时的，没多久就开始集体化了。在农业生产上也没有什么困哪，因为浇地都是问题，又没有化肥农药，种上之后就是靠天吃饭。
（3）收成情况
当时是交公粮，都是交粮食，主要是小麦，大豆，基本就是种什么交什么，我们这是送到耿集仓库，当时我们归耿集管辖，各家送各家的，至于交完了公粮剩下多少我不记得了，但是马马虎虎够一家人吃的。
（4）生产热情
土改之后，种地的积极性肯定是提高了，因为分了土地，土地多了，有地当然要种。
（5）土地买卖
当时我在土改之后没有租别人的土地耕种，也没有买卖土地，那时候分完了土地，没有对外卖地的。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1）生活变化
土改之后，家里生活好点了，最明显的就是我家地多了。压力也不大，就是一般情况，村民之间的生活差距缩小了点，最起码比原来的差距小，但是贫农要是和中农户还有富农户比，生活还是不行。分了地后，我发家致富的信心比土改前更足了，种地的热情也高了。
（2收入变化
土改之后，我除了种地耕田之外，还是父母出去卖煎饼，算是补贴一点家用，具体报酬我不清楚。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土改之后，我自己在村中的地位同之前相比感觉改善了，因为我的土地多了，和以前土地少的时候不一样了。
我和村里其他村民关系没什么变化，都和原来一样，至于和地主、富农关也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原来就不打交道，土改了之后更不打叫道了。
土改后，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普通村民会根据一个人所划的成分来决定亲疏远近，不愿意和地主打交道。
（2）村户关系
土改后，我家与村里干部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至于宗族内成员关系，原来就不讲这个关系，所以没什么变化，整个村庄的风气也没有什么变化。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1）土地观
土改之后，我拥有更多的土地了，心里高兴，也更有热情种了。土改后，我没有听说过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的传言。
土改之后，大家都有差不多的土地，这个是公平的，大家都是一个标准，你家里人口多地就多点，人口少，土地就少一点，和以后的土地承包时我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后来分田单干时候我还是这六亩地。
（2）人际观
土改之后，我对宗族内的关系没有什么感觉。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地位高一些，大家都是差不多，那时候我年纪小，也不懂得地位这些，农民之间更亲了是真的，尤其是邻居之间。
（3）社会观
土改后，我没参加兴修水利、修路之类的活动，当时共产党给我分土地了，我肯定认为党好，就知道党好，其他的没有什么。
（4）土改观
我之前对土改没有什么疑问，也没有什么疑惑，土改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也没有什么，我对土改运动本身也没有什么看法，就是感到高兴给我家里分了三亩土地，改善了我的家庭生活情况。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生产资料入社
我们村土改后两三年开始搞互助小组，应该是1953年，但是互助小组最多也是搞了三年，应该是两年多，我们这是1955年入初级社，1956年就成了高级社。
   高级社的时候把土地、农具都上交了，都是自愿的，因为当时土地都没有了，都交上去了，农具什么的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2）集体化认识
我认为还是集体干，因为我家里的劳动力少，还是大家一块干对我家有利，至于对比土改，我感觉集体化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助不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3）对土改的再认识
当时入社之后，我没感觉白搞，因为大家都一样，土地都上交了。又不是不光自己一家，不能搞特殊，现在都是一块吃大锅饭，都能吃饱了。

